　　　洛杉磯市講法

　　（熱烈鼓掌）（眾弟子：師父好！師父好！）

　　好，大家坐下。謝謝大家，大家辛苦了。（熱烈鼓掌）

　　轉眼又一年。在這場大法弟子救度眾生、證實法、反迫害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走過了六年，到了第七個年頭。作為大法弟子來講，大家已經看到了正法形勢的變化，也看到了整個社會對大法弟子的認識和這方面的變化。整個形勢的變化與正法的整體形勢有關，也與大法弟子在證實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有著直接的關係。那麼也就是說，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白做，而且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你們所做的這一切都顯而易見、都是看的到的，大家自己也感受到了。那麼也就是說，雖然過去了六、七個年頭，但是目前決對不能夠放鬆大法弟子應該做的。

　　大家自己都明白，通過學法、修煉，完全清楚自己在幹甚麼。我們決不是一個常人的甚麼政治團體，我們也決不是一個常人的甚麼娛樂性的俱樂部。這裏是修煉，是生命從本質上向高級生命轉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座的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那麼作為大家來講，特別是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大法弟子在證實法與救度眾生中所做的這一切就是最重要的。

　　其實講起來大家所經歷的這一切都是相當久遠年代就已經安排好了的。可是人類的任何事情，特別是大法弟子的修煉，都不會像神界一樣完全是神在展現。如果是那樣的話那就是神直接在做了，也沒有甚麼大法弟子修煉了，也沒有甚麼大法弟子救度眾生了，從上而下的誰行誰不行挑選挑選就完事了，也沒有目前這些事情了。所以我說人類的這一茬歷史經過了世人能知道的幾千年的過程，這從地球的歷史來看是很短的一段過程。在這以前的歷史與現代人也有著直接與間接的關係。而且在更遙遠的前一個地球上就已經為這次正法預演過一次了，這次是真實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為正法開創的，也是為今天大法弟子所做的這一切開創的，雖然表現起來和常人的狀態是一樣的。只有在這樣的狀態下才能救度眾生，只有在這迷的狀態下才能使生命昇華，才能夠看人心，才能夠分辨人行和不行。如果完全是神展現在常人社會中，那就確定不了誰行誰不行，因為人的心理活動還代替不了人的真正行為。如果這樣，人一看到神，思想中保證甚麼壞思想也不想了，甚麼執著心也比不上神好了，那也就看不到這個人的真正行為了。在活生生的神的面前，那真的都是正念。可這個生命到底怎麼樣？能行與不能行？經過這麼漫長的歲月了，這一切就得在這個迷的狀態中辨別。修煉也是這樣，只有在迷中才能使生命提高最快。也就是說，雖然迷的成度不同，但是只有在這個迷的過程中才有提高之說，如果沒有迷也就沒有提高之說了。我以前講過，我說神他很難提高層次，證悟到哪個境界那就是那個境界的神了。為甚麼呢？因為在他面前所展現的一切都是宇宙真相，沒有任何迷了，那也就不存在修煉了，也不存在你去悟和不悟的問題了。

　　我剛才講這些就是告訴大家，不管經過風風雨雨的多長時間了，或者是還需要多長時間，都不能夠執著於時間。邪惡越猖獗就越能體現出大法弟子救度眾生的威德，越在緊迫關頭也越顯出大法弟子的了不起。是，大家在迷中修煉，所以表現出來的狀態有的時候會比較懈怠，有的時候會被干擾，有的時候還表現的很常人化。當然了，這也都是在修煉過程中的狀態表現。如果不是這樣那也就不是修煉了，也不是人在修煉了，那是神在修煉。當然神修煉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不管怎麼樣，大家面對問題認識的好還是認識的不好，關過的好與不好，執著心去的多少，其實也都是修煉的實踐，也都是過程中的表現。關過的好與不好也都是正常的，也不會因為某個學員因為一時糊塗做錯了，也不能因為某些學員在一段時間中不精進或者是在一段時間走不過來了、甚至於做了錯事，就說他不是修煉了，或者說他不行了。其實這不都是在修煉中的表現嗎？是因為修煉本身的比較，才顯出你做的好和做的不好、你行和不行、你執著和不執著。那麼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會有這樣的表現，但是整個正法形勢和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是主流，整體是正的、是非常健康的在往前走。

　　大家知道正法是有形勢表現的，大法弟子基本上都是穩健的走在不同的正法形勢的需要中。當然修煉是成就生命的過程，但是反過來講，真的不是那塊料的，修煉過程也是一個淘汰的過程。所以每當出現一種狀態的時候，肯定會有一些人的想法出來，因為是人在修煉嘛。那比如說以前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形勢變化，九九年七月以前是大法弟子個人修煉階段，九九年七月之後大法弟子是在反迫害中修煉。自從「九評」出來之後，一些人思想中就在想：這與我們修煉有沒有關係呀？有些法學的好、正念比較強的知道這場迫害就是舊勢力利用人類的惡勢力中共惡黨在起著作用，在中共這個邪惡的政權下才能夠有這種迫害。如果沒有中共惡黨這個邪惡政權也就不存在這種迫害了，邪靈再兇它也得利用壞人來行惡。世上的一般壞人也造成不了這麼大的迫害形勢，是因為這個邪惡的流氓黨它掌握著邪惡的政權，邪靈因素也就能利用它製造出這種迫害。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有的人就轉不過彎來，就糊塗了。其實怎麼會糊塗呢？最關鍵的我看還是怕心在起作用，說白了還是執著心，其它都是藉口。

　　說到這，我就再說說大法弟子的修煉方式。其實我一直在對大家講，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煉是一種大道無形的修煉方式。每個人都在常人社會中，每個人都有社會中的不同工作，每個人都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職業，每個人都有自身的不同情況，也就是說完全在社會中，沒有任何形式的修煉。我記的有一次法會上學員提個條子說，師父，我們是不是無形的形？無形就是形。我覺的大家還能想到這一點。（笑）其實大家想一想，甚麼是「無」？我過去講過，講到「空」人就認為是不存在甚麼了，也有人講「無」就甚麼都沒有了，「無」真的甚麼都沒有了那「無」本身是啥呢？「空」是甚麼都沒有了那「空」本身是甚麼呢？真的甚麼都不存在了那連名字概念都不會有。也就是說，大道無形的修煉其實是一種無形的形式。

　　大家知道，歷史上無論釋迦牟尼也好、老子也好、耶穌也好，還有許許多多史前的一些覺者、聖人傳法傳道，所採用的方式無非就是兩種。一個是出家修煉，一個就是採取基督教、天主教這個方式。所以從歷史的經驗中人們對神形成了一套狹窄的認識，形成了一種文化，所以一說到生命的昇華、提高、修煉等等這些事情，世人馬上就想到了歷史與現代的這些宗教形式。可是這些宗教形式它並不是宇宙的唯一形式，它們代表不了無量無計的神各種不同的各自見證的法，代表不了他們各自成就的方式。每一個小層次的神都多的無量無計，這兩種形式怎麼能代表的了呢？肯定是代表不了。那麼到底有多少修煉形式？

　　大家看《轉法輪》中講過，佛家有八萬四千法門，道家有三千六百法門，其實這也不過是在一個很小的層次中講的、在一定層次中的認識，而且也只是說給人認識的。大家知道佛上有佛、天上有天、神上還有神。這宇宙到底有多大？簡直無窮無盡。我在正法中做到今天為止，雖然已經是在解決最後的事了，可是這些構成宇宙的最最根本因素也都是那種方式存在的巨大生命，對宇宙內的高層生命來講都是巨大無比的、遙不可及的，何況人哪？那麼也就是說，宇宙有這麼多的巨大的生命，其中那些神都有自己成就的方式，都有自己對宇宙認識所形成的法理。這是我用人的語言形容。而且宇宙內還存在著幾千萬不同的巨大體系。這些巨大的體系呀，當然也都在接受著整個宇宙最後的正法。

　　大家想一想，如果這巨大的體系他們都是神，他們會不會說你們佛怎麼就比我們強啊？以佛法傳宇宙大法、以佛法正整個宇宙，我們的體系與你們沒有直接關係，你們佛怎麼正我這兒的法呢？你們那個體系的神怎麼能管的了我這個體系呀？你那些正法方式對我這個體系來講合不合適呀？對生命存在的認識方式上與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認識，相互的認識很多都不相容，你們的表現在我們這兒如何理解？對不上號怎麼能正了我們的法呢？宇宙是太複雜了、太龐大了，生命的存在方式、觀念、對生命的認識都是有著很大差異的。人覺的人挺好，有的神覺的人走在街上兩個胳膊甩來甩去多難看哪？（眾笑）看我那兩個大翅膀、像一個雄獅一樣的身體，多威武啊？（眾笑）那些遙遠巨大體系的神和我們這體系對生命的認識概念相差就更遠了。你們認識的好和壞在我們這是不同的，正法中怎麼能衡量我們這的好和壞呀？生命的差異也非常的大。我傳的大法是包容一切宇宙的根本大法，只是用佛像、佛理為形式表現，這些他們也不知道，所以才有此想法。

　　那麼也就是說正法中是不是所有體系的生命都牽扯到了？如果都包括在內，那麼那些生命體系中的神他不知道你根本是誰，他能夠叫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了嗎？既然是全宇宙的事，他能不參與嗎？每一個體系都有巨大的他們體系的主，他能夠袖手旁觀嗎？（笑）其實都算上他們也只能知道他們境界的事，超越他們更高或者最後的事他們根本也不可能知道，所以他們認為這事既然包括我們，你們想對我怎麼樣就怎麼樣了？我也有無量眾生啊，我也要爭取被選擇。這巨大的天體這麼多體系都這麼想的話，是不是所有的體系對正法之事都有所為了？那這小小的地球就成了宇宙在正法中的焦點。

　　我以前經常講，我說這個地球是宇宙正法的焦點，可是誰都沒能想到這宇宙天體它有多大，你們也沒有那種巨大的概念去認識它。非常的大，可是都在地球上形成了他們要表現的方式。具體講，人類不管經過幾千萬年了，我遠的不講就講近代吧，自從上一次人類文明敗壞走向毀滅後留下的人進入到這一茬人類時，開始從沒有任何生活資料的狀態下走到今天，用現代科學講就是從所謂的石器時代開始的。當然這種進化論是不存在的。無論怎樣，與這一茬生命有關的歷史大約有將近一萬年，與近代文明有關的大約是七千年左右，就是與形成這一茬文化有關的歷史大約是七千年左右。在這個過程中生命的表現，歷史所展現的這一切都與這次正法有著直接的關係。可是古代的歷史只是在人的思想中奠定人能認識法、認識神，與確定人生活的方式、人的理念是甚麼樣的，有認識好和壞、美與醜、善與惡等等巨大的文化內涵。整個這個時期的古代歷史就是給人奠定思想、奠定人的行為的過程。今天人的行為，人認識好和壞，穿甚麼衣服好，人怎麼樣思考問題，人怎麼樣對待父母，人怎麼樣對待親朋好友，人怎麼樣對待這社會上的一切，人怎樣認識天地物，其實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歲月奠定的，不然人的思想就會是空白的或是獸性的，那我今天這法怎麼講啊？神怎麼用人體來世上投生啊？神怎麼對待人啊？所以得讓人有一個充份認識與健全的過程，走過來的才是今天的人類。

　　可是在人類歷史中，不管經過了幾千年，可從來沒有出現過像今天這種社會形式。因為過去是為了奠定，現在是展現。過去人類生活是比較簡單的，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中國一直作為神輔導與傳播文化的主要地方，近代叫「中國」也是暗示這一點。其它地方既是人類中心舞台的觀眾，又是配合的角色。這是歷史過程和目地。那麼為甚麼現代一下子來了許多各種各樣的文化、各種各樣的學說、各種各樣的社會表現形式呢？這就是各個宇宙巨大體系的東西在人類最低層表現造成的，目地是被選擇。大家知道在中國也好、在西方社會也好，古代社會除了幾大宗教之外任何一個方面都沒有獨立的文化體系與形式。你比如說文藝復興後的音樂、文藝復興後的美術、近代歷史上的各種學說、近代社會上的各行各業的表現形式，包括人類行為正的反的表現，一下子突然間就像爆發一樣全來了。特別是近一百年，一下子使幾千年的人類社會變成了現在這樣的社會。人世渾渾，有許多人還覺的沾沾自喜啊，認為科學給人類帶來了進步。現代的教育使人只能用進化論的假說認為人進化到這一步啦、社會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科學水平啦、人類創造了自己的文明、創造了現代的文明。其實根本不是。因此，很多人就在這種思想的作用下享受這種所謂科學帶來的文明。那些被現代科學教育出來的不信神的人好像是如魚得水，這麼好玩，盡情享樂，現代變異的文藝形式也多，使這個社會表現的真的是眼花繚亂。

　　其實神從來都沒有想叫人這樣生活。作為人來講，看不到人類社會的輪報過程，也看不到因緣互相起的作用，做任何事情由於看不到迷底也就不計後果，那麼也就沒有滿足感。其實社會再花花，甚至超越現代的發達成度，人也不會滿足。神是為了叫人無休止的追求而存在嗎？過去人有一匹好馬，哎呀，就會覺的這簡直高人一等，騎著好馬走在街上人都羨慕：哎，這馬真好啊！你看人家有這麼好的馬。與現代人有了一輛好車的感受是一樣的。可是今天誰騎一匹馬走在街上人會覺的怪怪的，人也沒有這個認識概念了。現在人看著誰開一台好車，哇，這個車真漂亮，寶馬，（眾笑）（師父笑）這車真漂亮。人可以在不同的狀態中生活，生活中的感受是一樣的。不給人現代生活狀態，人也不會知道有這種狀態，幾千年來人在正常的人的狀態中的生活情趣同樣會有滿足感，在宇宙中人就是這一層生命。人現在有轎車，當人知道還有飛碟，這個東西不用現在這種能源，一下子就起來了，說上哪去一秒鐘到了，這個玩意兒更方便。那時轎車誰要啊？那車是甚麼東西啊？太落後啦。（眾笑）其實現代人真要在那樣一個狀態中生存也同樣不會滿足，他還會不斷的追求更好的。當然人能創造出甚麼來也是神的作用，也不是人為而成的。當今神給人這些不是叫人這樣生活，目地是展現他們體系的造化，從而有機會被選擇上。也就是說，雖然人在所謂的研究中追求，可並不是人追求得來的。人看不到這個迷、看不到這個真相，所以人才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盡情的享樂。

　　可是這些東西不是給人享樂的。神從來都沒想把人搞成這樣，目地是展現他們自己。有人覺的活的簡直像神仙一樣，當然真比起神來是比不了的了，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更不計後果、更不相信神了、更容易造業、更快的在毀滅自己。而且現代的工業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的污染，使物質發生變異，人類社會永遠都解決不了了。不止這些，它已經嚴重的影響到宇宙其它空間了，因為宇宙是一個循環體系，這個空間生物提取的物質更高層空間還在再提取。人類空間生命一開始提取的東西不純，那麼上邊再提取的東西一層一層都會不純，所以人類現代社會的變異，包括觀念的變異，對神都造成了影響，高層生物都造成了變異。為甚麼宇宙要正法？當然這種變異不止是發生在人類空間，巨大的宇宙天體都出現了各種不同情況，我這只是說在人類這的表現。

　　其實人類社會近代出現的這些個所謂豐富的文化表現，其實是不同宇宙、不同遙遠的巨大天體中那些神弄過來的。用人的話講是他們體系生命的維繫方式，弄過來的是他們體系中生命層次的昇華與下降的法則在最低的人類社會的表現形式，都是這些東西。當然這些東西對生命來講，如果有大法指導，這種形式就能使生命昇華，也能使不好的生命下降。我講「大道無形」引出這番話來。大家想過沒有？如果這個社會中許許多多行業、許許多多的領域都是他們遙遠的生命體系弄來的東西，大法弟子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修煉、各種不同的行業中都有大法弟子修煉，是不是等於是在用法正他們？是不是承認他們的存在？是不是在救度他們？

　　當然我不可能把他們在人類社會中這種表現形式都留給人類，救度的是那些體系中的眾生。因為任何東西到了人這一步由於層次的關係都變的很不好、也都變的很低下了，當然大法與大法弟子不能對這樣低下的形式本身給予證實。就拿宗教來講，真正明白的人是利用著宗教的形式在修自己，不明白的是在維護著那個宗教的形式。也就是說，人類的這些形式並不是神要的，神是想讓你利用這些形式昇華。你能利用這些形式昇華了，你就是在證實法、證實神與救度眾生，是不是這個樣？（鼓掌）大法弟子在各行各業中修煉就是承認那些體系的生命，也是在救度著一切眾生。我過去對你們講，我傳的是宇宙大法，甚麼都包括在其中了，你們想一想這法大不大？我說大的無形，無形卻包容一切，（鼓掌）正法在正著整個宇宙生命與儘量挽救神所留下的一切原始的東西。

　　一開始啊，沒有生命知道我在做甚麼，連那個外星人都以為我是它們一伙的。（眾笑）沒有人知道，因此各個境界不同的神在我這次正法中才表現出對舊勢力的干擾視而不見。所以我過去講，我說整個宇宙眾生對這件事情都在犯罪，我說他們都欠了我，因為我是在救他們，這部法就是一切生命的根本。

　　其實人類社會的任何一個東西，我只要選定它，都能用其來使大法弟子修煉。你比如我過去談過的音樂，如果人在音樂的學習與創作中有大法來指導，就能夠進步、在思想中能夠有靈感，能夠意識到、想到需要的，那是神的點化。那麼也就是說呢，不論你在哪一個領域裏，你的技能方面能夠提高那是你不斷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後的表現，表現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從人的角度上來講你在變成好人，由於學法內修你做的越來越好，神就會給你應有的智慧、給你靈感，讓你在學習中明白很多、讓你創造出更好的東西、讓你技術更高、讓你超越。大家想想，在人類社會中，任何一個正當的行業是不是都能夠這樣？你既在做好工作中的那一切同時你又在修你自己，你是不是就能夠提高？在當今社會，我選擇任何一個形式作為你們修煉的形式都能使你們修成，（鼓掌）只是我沒有選擇那些而已，我沒有為大家選擇那些，我選擇了佛的形式，用佛的形式講宇宙的法，同時用我開創的五套功法與修煉方式，教你們按照這種方式修煉，救一切眾生，包括一切佛、道、神、人。那麼多形式當然我不能所有的都選用，我選了佛的形式，可是實質上我講的是宇宙大法，雖然形式上是佛的理法，站在佛的理法上去講，實質上講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我叫你們在修煉中走的路卻是宇宙不同體系那些大神們的一切路。甚麼都在被正著，甚麼東西不也都包括在這部法中嗎？這就是大法。

　　我剛才講到，「九評」一出來有的人就不理解，說我們這不是參與政治了嗎？甚麼叫政治？假如我李洪志真的領著大家在政治中修煉能不能修成？（鼓掌）一定能。只要修煉者在做工作的過程中不斷的用大法指導你修煉做好人、更好的人，用大法來熔煉你，你就會不斷的提高、不斷的昇華，就能夠達到圓滿。假如我今天領著大家以君臣的方式領著你們一幫臣民修煉，能不能修煉？（鼓掌）也一定能，而且也一定能圓滿，只是怎麼樣走這條路、怎麼樣對眾生負責任、怎麼樣能夠使生命提高，只要按照這部大法的指導去做就能做到。在具體形式上我沒有選擇那些，我們今天已經走到這一步了也不可能再從新選擇。我們就是這樣一種修煉形式了，就是這樣的修煉方式。

　　在無明中、在迷中，人們看不到這部法有多大。真的看到了，修煉狀態中的執著表現都等於對神在犯罪，正因為看不到也就不算。你可以精進一些，你可以認識的差一些，（笑）相對來講，迷的形式對修煉的本身就放寬了。有的人就想：我要甚麼都知道、甚麼都看到多好啊。那樣修煉的路就窄的不容你出一點問題，都開悟了你就不算修煉了、就不允許你修了。九九年「七．二○」開始迫害之前，有一部份大法弟子處於高度漸悟狀態的，在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參與的。誰也不敢迫害他，他們也沒參與。他們合起來就可以把這場迫害制止住，但是他們甚麼都明白了。剛才講的是修煉的形式，我在這樣的角度講，我想大家的思想又擴寬了，一下子明白了許多，更加知道這部大法有多大、你們的責任有多重。（鼓掌）

　　講到這呢，我想回過頭來說一說，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們有了不起的過去，也應該有了不起的現在。有的時候大家在證實法中也好，在整體上做大法的事情和包括個人修煉上也好，確實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最突出的、最大的，也是一直長期沒解決的，也是那些神在我耳邊一直在說的、他們最不滿意的，但是我從來對這方面沒有重點去講，我也沒有去重說。為甚麼呢？因為大法弟子在今天證實法中還得需要一點人的勇氣，所以我就沒說。我要留著最後去講，到差不多的時候我再講。哪方面呢？就是大法弟子有錯誤不願意讓人說，誰也不能說，一說就炸。對時不高興別人提意見，錯了也不高興別人說，一說就不高興。這個問題已經是相當的厲害了。（鼓掌）

　　我為甚麼現在才說呢？是因為前一段證實法中，在揭露邪惡中，我不想叫大家在行為上變的太軟，那樣講真相時容易講不到位。如果你們在講真相中別人一說甚麼你們就不解釋了那不行。現在成熟了、理智了，知道怎麼做了，不會影響講真相了，所以我就留到今天才講。大家在這方面已經相當突出了。作為修煉的人大家想一想，我在《轉法輪》中與早期的講法中都談到過，我說「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別人對你不好你要一笑了之；別人發生矛盾的時候，作為第三者你都應該想一想：我應該怎麼樣做的好，這件事情換成我能不能守住自己、像修煉人一樣面對批評與意見？修煉就是向內找，對與不對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總是不接受指責與批評，總是向外指責，總是反駁別人的意見與批評，那是修煉嗎？那是怎麼修的？習慣上總是看別人的不足，從來不重視看自己，別人修好了你又怎麼樣？師父不是盼你在修好嗎？你為甚麼不接受意見老去看著別人？卻不向內修、找自己呢？一說到自己的時候你為甚麼不高興？你們在座的有幾個在突然間有人指著鼻子罵你時能夠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幾個面對別人的批評與指責心不動而找自己原因的？

　　不怪大家，不是我的大法弟子做的不好，（笑）講起來是師父給你們留下了這麼一點。但是我今天講了，大家就得從現在開始重視這問題了。（鼓掌）有的學員在這個期間經常給我寫條子、寫信哪、傳話呀，說某某某、某某某怎麼樣怎麼樣不對，（眾笑）某某某某怎麼樣怎麼樣有問題。我都知道，我都非常清楚。修你們自己，我不想把大法弟子的環境變成相互指責的環境，我要叫這個環境成為都能接受批評同時向內找的環境。都在修自己，人人都向內找，人人都修好自己，不就少了衝突嗎？這個道理我從傳法開始一直講到今天，不是這樣嗎？修煉人決不是指責好的，也不是我這個當師父的把誰批評好的，也不是你們互相之間批評指責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師父今天法講到這兒，你們從現在開始就得注重這方面。（熱烈鼓掌）

　　你們要有思想準備啊，（眾笑）說不定你回去就會碰到。可是你碰到的時候，決不會事先有預感。（眾笑）矛盾來的時候也決不會像神一樣的對待你，也不會像神一樣的表現。都是常人的表現，都是常人和常人之間的那種矛盾的表現方式，決不會照顧面子的，除了我李洪志都不會有特殊的。決不會超越人這層理和超越人這層的表現，所以都是在人的這層表現形式中。這一點哪，我想作為大法弟子，學法修煉這麼長時間了，更具體的道理我不用去講大家也都知道、也都明白。

　　這個問題非常的突出。你們知道嗎？這幾年高層生命就在我耳邊一再說這個問題，我就是不動。因為我需要大法弟子在證實法中有揭露真相的勇氣，所以我就沒有去講。我要選定一個時間、一個時機去做、去講這問題。今天是時候了，我就特別要說說這個問題，也順便告訴大家，這個東西在我們整體形勢中已經相當的突出了，有的人已經到了根本就碰不了的成度了，我看再不講也不行了。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樣了，一劃就著。就像那個地雷，一踩就響。你不能說我，一說我就不行。甚麼意見也聽不了了，善意的惡意的、有意的無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內找，相當的嚴重了。這個不怪大家，你們從現在開始都得注意這個問題，必須做到誰說都行，有就改無就注意，你能夠面對批評、指責不動心你就是在提高。（鼓掌）

　　經常有學員說，有的學員知道自己有毛病、有問題，也不讓人說。當然啦我不主張都去指責別人，可是別人要看到有問題或者會影響講真相、影響到大家的配合是要說，我的法身也會通過哪個學員的嘴去點化你。你們走過了這麼長時間的一個修煉的過程，大家付出了那麼多，真的很辛苦啊。你們所做的那一切我都看在眼裏了，也真的了不起，可是這從最根本的、最本質上證明一個人是不是修煉的人，不叫別人說這個東西一定得把它拿掉了。你哪方面做的都好、這方面不好，那都不能是修煉人。過去那修煉人一上來先在這方面做，這也是選弟子的條件。我在九九年「七．二○」大法弟子被迫害之前我是在這樣做，到九九年「七．二○」以後呢我就不再重點說這個問題。今天我再提出這問題，同時幫大家把形成的物質往下拿，（鼓掌）但是養成的習慣你們得改，必須改。千萬要注意了啊，從現在開始，誰再不讓人說，誰就是不精進；誰再不讓人家說，誰就表現的不是修煉人的狀態，最起碼在這一點上。（鼓掌）誰在這一關上要再過不去，我告訴大家，那可就太危險了！因為那是修煉人最根本的、也是最應該去掉的東西，也是必須去掉的東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圓滿。不要變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圓滿，不是為了福報。

　　常人想做大法的事能不能做啊？人家就做啦，我就喊大法好、我也去發傳單了。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常人做了，可是他又不修煉，他能和大法弟子一樣圓滿嗎？不能。但是做了這麼大的事情，又是在這個歷史關頭，這個生命怎麼看？那真的是要福報、大福報。我希望大家在座的修煉那麼長時間了，不要最後落個福報吧？（眾笑）有更偉大、更輝煌的、生命真正了不起的那一切等待著你們，所以大法弟子的修煉可不是為了福報。從現在開始，大家不只是在與常人的接觸中，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之間，在這方面也得徹底的來個改觀，這個話說到這，大家就得這麼做。（熱烈鼓掌）

　　順便說一件事啊。最近一個時期大法弟子，特別是北美，其它地區也存在這個問題，很多大法弟子都在參與著新唐人電視台新年晚會的推票與晚會的籌備。因為天氣比較冷，大家很辛苦，也費了很多心。我看到大法弟子在冰天雪地穿著很薄的衣服為了推票在街上表演。可能你們互相之間大家都在這樣做，沒太多的感受，在神的眼裏是不同的，作為我這師父來看也都是別有一番感慨。大家了不起。說到這我講一下全球華人晚會為甚麼這麼重要。你們知道這個全球華人新年晚會承擔的事有多大嗎？

　　中共邪黨向來把文藝演出當作其宣傳黨文化與給中國人洗腦、灌輸的工具。從大陸出來的人也都知道，它年年要搞那個「春節聯歡」晚會，節目都是歌功惡黨、政治性很強的東西。新唐人的新年晚會卻更大，叫「全球華人新年晚會」。全球那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啊，所以大家想想這個事是不是很大？這個全球可就是國際呀，那國際就得是國際水平對不對？學員也是真了不起，能夠把幾年的晚會演的這麼好、水平這麼高。不管總體個人水平怎麼樣吧，但是最起碼人家沒看漏，（笑）（眾笑，鼓掌）一致都反映很好。所以這個演員、編導、做曲、樂隊等等的個人水平要求就高，所以有些就得從基礎做起。而且大家知道我過去講過，無論是整體晚會效果還是每一支唱出的歌、演奏出的音符，大法弟子所有這一切的表現，在另外空間裏是起著證實法的作用的，放出的能量是相當大的，是在解體邪惡。而且大法弟子幹甚麼，未來人也要學啊。在給未來人留甚麼文化，大法弟子在起頭，而且也是在清洗惡黨文化，是不是啊？所以中共惡黨才那麼邪惡的要搗亂嘛。演出中也在起著證實法、救度眾生的直接作用，所以影響也是比較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比較好的。如果我們能夠連續的、不斷的這樣，不像現在演幾場就完了，演更多場，那會有多少眾生被救度啊？你們知道嗎？當看完這場晚會的人走出這個劇場的時候，他所有不好的思想都解體了，不好的念頭都不存在了，（鼓掌）所以人才會覺的有那麼大的觸動。

　　我就說這麼多。當然我知道大家還想聽，（笑）（鼓掌）我知道一段時間以來修煉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學員互相之間也有很多想法。下面我利用一點時間解答問題，大家可以提條子。（鼓掌）為了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咱們提條子的學員掂量掂量你那個問題該不該提，（笑）不然的話那麼一摞子紙條提上來，咱們今天念不完、也解答不完。下面大家把條子遞上來吧。

　　弟子問：我們定期用電子郵件向各國主流社會、政府、團體從人權角度講真相揭露邪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並建立了幾百萬的地址數據庫。一部份意見認為我們這樣一個寶貴的資源應該集中用在講真相、揭露邪惡這個主要任務上，另一部份則認為儘量多利用這個資源，包括各種活動通知、聲明、晚會廣告、中國的維權活動的通報等等。這個問題很具體，但又很重要，因為把握不好會起不好的作用。

　　師：你們今天做的事情大家首先得清楚。你們在救度眾生，與救度眾生沒有關係的事情都不是你們必須做的。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把大法告訴他了，那其它的就變的不主要了。

　　當然這些具體問題得具體去看。如果你想要帶動他們加入到常人的維權運動中去，這不是大法弟子的責任。你們辦的媒體可以給予關注，給社會提供信息、揭露中共惡黨。有一點你們必須得清楚，不是你們為維權而存在，是維權這種形式的出現在協助大法弟子證實法，（鼓掌）這個主次你們一定要分清！如果是推晚會票，那當然也是叫他們了解大法與大法弟子。（笑）

　　弟子問：我們有一個想法，想拍一部中國現代史與一部中國近代史通俗記錄片，以糾正人們頭腦中一些有關歷史的錯誤認識。

　　師：我知道這些事情啊，可以去做。

　　弟子問：我們怎樣才能辨別、選取正確的史料，並從中得出正確的結論？

　　師：這些歷史上的東西，如果有記錄片最好，那不會是假的。如果從多方面取證了解這件事情，那我想都會得到最正確的結論。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中共惡黨發出來的東西都是假的，你就不用信。惡黨這些年都是在欺騙中國人民、都是在欺騙老百姓。

　　弟子問：我們在向西方主流社會民眾團體講真相、揭露邪惡的過程中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饋，有些人還詢問他們具體能做甚麼。為此我們成立了良知基金會，以便於那些不是學員但又想支持我們的正義人士參與進來。我們有個問題：有人捐款給受難的大法弟子，我們應該怎樣轉送、協調？將來捐款、集資應該怎麼把握？

　　師：對這個問題我在早期傳法的時候對大家說過，我說作為大法修煉來講是不能夠集財積物的，那樣只能助長執著，對修煉一點好處沒有。而且你們是在常人社會中修煉，也不需要常人的供養。當然啦有些出家的大法弟子，那是屬於特殊情況，我就講普遍的情況。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呢，那我對集資是完全杜絕的，不准向學員去徵收資金，也不允許像其它宗教那樣去向社會去徵集資金，這些事情咱們都不做的。

　　可是從九九年「七．二○」被迫害以後呢，這個情況就出現了一個變化。大法弟子講真相救度眾生都需要資金，個人的收入是有限的，這場迫害持續的時間又長。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很多資金揭露迫害，最起碼大家印傳單就得需要資金去印。大法弟子辦的電視台、電台、報紙都需要資金。還有許多事情、許多項目都得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我和一些項目負責的大法弟子講過，我說我們只能從各個國家的政府，或者是各種基金會，或者是大的企業，去請求贊助來做這件事情。但是實際上舊勢力在這方面擋的很厲害。中國社會這幾年的投資熱，各國都去投資，不敢資助法輪功，怕中共對他的企業不利，看來在利益面前也都在出賣良心。在這個情況下就很難向他申請到資金。

　　那麼有許多學員在講真相的過程中看到確實有一些很好的民眾，當他們知道了這場迫害的邪惡後，很多人主動要贊助一些錢給學員。這種情況怎麼辦？我還是這樣說，儘量不去向民眾徵集資金，不要這麼做。真有主動給的，那要了也就要了，用在最需要又缺資金的地方吧，只能說是這樣。我不主張做，但是真的非要給的，有的時候你不收他還覺的你怪怪的，那就收了吧。有時你們做的事情得叫他們理解才能救度了他，所以真有這種情況那就收了吧。

　　但是，資金的管理不要出現問題。我知道有些項目、有些地方資金是出了問題的，我也不想說。在這方面出問題的我看你是不想修了，眾神都在看著你呢，對修煉人來講也太嚴重了。

　　弟子問：我們如何擺正當前民眾維權反迫害與促進「三退」的關係？

　　師：「三退」是你們在救人，是在救眾生，是在救中國大陸的民眾，在中國大陸以外還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已經講過了，在東歐共產邪惡主義整個陣營解體的時候，那裏的民眾已經做出了他們該做的了，他們把它解體了。作為中國大陸人來講還沒有這個實際行動，所以他們要想洗清自己就必須得脫離開中共邪黨那些個邪惡組織。

　　我剛才講了，維權運動是常人的，法輪功決對不是政治團體。你們要記清一點：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出來反正的，還有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的，都是神安排他們配合大法弟子的，而決不是大法弟子配合他們。媒體中多報導、關心關心他們，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們不要混淆了哪頭輕、哪頭重，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這些一定要清楚！我們不是常人的政治團體，你們不能夠完全投入到那裏去，但是你們可以利用你們辦的媒體去報導、去揭露迫害。當然有些人站出來直接就是為法輪功說話而被迫害的，對這個情況你們可以多關心、多報導，特別是對他們的安全問題要追蹤，這麼做都沒有問題。關鍵大家一定要清楚，聽好啊：你們幫助做一些事情是行的，但是你們要清楚：這事的出現是協助你們來的，而修煉與救度眾生才是你們最重要的。（鼓掌）

　　弟子問：五套功法口訣可不可以翻譯成另外的語言？

　　師：初期在翻譯英文的時候我就講過，正法口訣是不能翻的。為甚麼不能翻呢？正法口訣是和宇宙的音、和宇宙的許多因素、和宇宙的信息是溝通的。你念動它，才能起到和宇宙協同的巨大作用。如果這個音變了就不起這個作用。神懂，你念的是甚麼你不用發出音來你思想中想他都知道，但是你直接用它起作用就做不到了，所以我就一直沒讓大家翻譯。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我說中國文化是神在人類傳的文化，是半神文化，所以裏邊有許多文化的因素是帶有很深內涵的，而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在天上是沒有的。而中國的這種文字與天上的文字是很近似，與天上的文字寫法是一樣的寫法，筆畫不同。那其他民族的文字在天上是沒有的。也有人看到天上天神用某個民族的文字給其寫了甚麼東西展示給人，其實那是神給人演化出來的你看的懂的文字而已。因為中國的文化是半神文化，不全是、也不全不是，就是這麼一個狀態。

　　弟子問：大法弟子沒有在的行業就將不存在了，是嗎？（眾笑）如特務等。（眾笑）

　　師：對。我已經說了將來不存在特務，撤銷它的前程。（鼓掌）要說其它行業存不存在，其實據我知道，各行業好像都有大法弟子，我知道有的總統一級的也有，很高社會層次的也都有修的，只是他們的表現不同。大陸大法弟子是各行各業都有了，甚麼行業中都有人在修煉大法。

　　弟子問：既然共產邪靈最早出現在巴黎公社，那麼它是否在那裏還有根子？是否在巴黎和法國還特別存在？在目前有何影響？

　　師：它的根子不在那裏，它的根子在中國，而且也已經拔起來了。整個惡黨邪靈、那個紅色惡龍整體已經打碎了，還有它長期以來在民眾思想和各個文化領域裏邊已經建立起來的因素，這些東西也都在被清理，也都在清理之中。至於說對其它國家，只要不是惡黨國家就沒有直接的影響。

　　弟子問：您能夠多告訴我們明慧網的作用，特別是多語種明慧網……

　　師：明慧網的特點就是以報導中國大陸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實情況為主，那是揭露邪惡的第一手材料，報導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全是真實的，甚至於百分之百。他不同於一般其它的媒體。你們可以把這些真實情況用多語種翻譯上網。如果有這個能力、有這個資源的話可以去做，做多語種的明慧，就是把每天明慧網的東西叫全世界的人看到。

　　弟子問：舊勢力有可能在大法弟子的副元神中安插負的生命嗎？

　　師：別想那麼多。（眾笑）舊勢力是無孔不入的，就連真正歷史上我帶的大法弟子它們都做了手腳了。沒有關係，只要大法弟子能按照證實法的要求、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就沒有問題。

　　弟子問：如果可能，身邊的大法弟子一起發正念徹底否定、清除可以嗎？

　　師：你們在發正念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的時候就已經帶著這個因素了，早就在做了。

　　弟子問：請師父講一下舊勢力的盤所下的機制對大法弟子救度眾生的影響。

　　師：每個空間裏都有一個盤，這個盤它其實就是過去宇宙法的表現，它也是整個宇宙從微觀到洪觀，就是從微觀顆粒構成的空間到表面最大粒子構成的空間貫穿下來的盤，有一個軸。那就是過去宇宙的法的表現形式，將來不是這樣的，（笑）所以我才能講給眾生聽。但是在正法這事上它們又做了特殊的盤，每個空間它們也都做了手腳，而且牽扯到世人，甚至於它把人身體中都下了這種盤，所以它一動地上的人就出現形勢的變化，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在起作用。正法中這些個東西都在清理中，它已經不起決對作用了。

　　弟子問：大法弟子整體煉就成熟和正法的結束有甚麼關係？

　　師：從現在來看啊，好像基本上是同步在進行。

　　弟子問：如果邪惡的特務闖進我們家中，我們是否可以自衛？（眾笑）

　　師：自衛是可以的。其實如果你們有很強的正念，都可以把他定住。（鼓掌）那說回來了，作為修煉人，如果自己心境不純、正念不足、心裏害怕，都起不到這個作用的。

　　弟子問：「天國樂團」如何救度眾生？能請您明示嗎？（眾笑）

　　師：你想聽我就給你說說。（鼓掌）大家知道樂團上次在紐約的唐人街、法拉盛遊行時，我都看到了這個景象：當樂團演奏的時候，放出的能量相當大。無論從能量的放出，還有你聲音的放出，還有音樂、音符的本身，都在起著證實法、起著放射能量的作用。

　　那天在唐人街遊行，天上各個空間數不清的神哪，滿天都是神，擂著戰鼓。那些天兵天將許許多多都在往前衝。大法弟子吹號放出來的能量非常大。大家在電影中看到原子彈一炸的時候產生的衝擊波很大是吧？比那個力量還大。（鼓掌）因為大法弟子放出的能量成份比原子還大呢，而且每一層粒子都很強大。就是說，當時呢只要聲音一出來就是一片光亮。那原子彈它還有一個衝擊的過程，然後衝擊波衝起很大的塵暴是不是？等塵暴落下去它才乾淨。這是一下就乾淨了，然後在光亮遠處才是衝擊的巨大煙塵隨著演奏光亮快速變大，很快又乾淨了，遠處又不斷的衝起煙塵，光亮所到之處，又全都乾淨了。

　　所以在街上遊行的時候，不管有多少人看著，當時我就看著常人的那個思想，他們基本上是麻木了，（眾笑）特別是中國人，就愣愣的瞅著，他沒有思想了。怎麼回事？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過後他才想起來，（鼓掌）說：哎呀，法輪功真了不起！（眾笑）也有的人說，哎呀，這法輪功在美國社會裏怎麼突然出現這麼多人的大樂隊呀！（眾笑）在美國社會裏也是很大的樂團啦，這一下出來這麼多人吹奏！特別是，樂團主要成員是中國人面孔，西方大法弟子面孔比較少，普遍都是中國人面孔。所以唐人街的中國人看完之後在想，反而都帶著一種為中國人爭了光了的感覺。（眾笑）就是他思想中反的東西都沒有了，起反面作用的那些思想沒有了。真的是在起這個作用，這是指中國人。作為西方人來講，那也是很新奇啊，從沒有見過，一下出來這麼大一個中國人面孔的樂隊，很多人都在鼓掌，喊著「再演奏一個」！所以效果是很好的。

　　當然樂團中也有其他族裔的大法弟子，也是很了不起，因為大法弟子是一體嘛。其實參與這個樂隊的學員在演奏的時候自己本身也都很感動，覺的很神聖。

　　弟子問：明年的新年晚會可以全球巡迴嗎？

　　師：明年的事情還得根據情況看，如果沒有那麼大資金還做不到。大家知道，這百十號人一走，費用是很大的。

　　弟子問：有些西方社會的官員受中共影響，行為很不好。向他們講真相的時候是否可以告訴他們，他們的行為更像中共官員而不像民主國家的官員？

　　師：這個沒有問題。中共惡黨的邪靈說不定操縱誰，不管你是西方官員還是中國官員。思想符合它了，它就操縱你。

　　弟子問：我們是不是應該相信法會給我們智慧？是否值得去上常人的課？我最近在寫作項目上出現一些困難，我想知道我的水平要提高呢？還是別的原因？

　　師：如果你創作的東西路子對了難度就小，路子要不對難度就大；或者是在一個問題上認識的有問題難度就大，認識的沒有問題難度就小，保證是這樣。很多奇蹟是大法弟子創造出來的。有些東西你們可以去學，這當然是沒有問題。說耗費很多的時間去學，花上它幾個月、幾年去學，回來你再證實法，我想那就結束了，（眾笑）學也白學了。所以我想呢，有些事情呢自己琢磨著看。作為大法弟子來講，就用修煉人的思想去看這些問題。

　　弟子問：「九評」於越南人重要嗎？越南人需要退黨嗎？

　　師：作為越南也好、古巴也好、北韓也好，中共一倒它們都倒。本來就是安排它們存在是給中共打氣的。要真的是孤零零剩下一個中共，那些人在全世界面前都抬不起頭。實際上是舊勢力安排的。作為大法弟子來講就是修煉，是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大法弟子才針對中共惡黨的迫害揭露它、解體它的迫害。根子在中國，中共的因素解體了其它的都解體，不用特別去做。雖然它們幾個都是惡黨社會，那裏還沒有發生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不把它作為重點去做，將來隨著中共這一倒，都倒、都完，現在不去觸及它們。

　　弟子問：許多大法弟子創作了很多優秀的文藝作品，如音樂、詩歌、歌曲等，我們能否經過藝術加工後推向社會？

　　師：那當然好啊。我們創作的作品如果叫民眾都來唱，那不太好了嗎？如果全世界很多人包括中國大陸民眾都穿上「法輪大法好」的Ｔ恤，我說那中共惡黨真沒辦法。（眾笑）有人說人民幣上寫上「法輪大法好」、「退黨」，（眾笑）我說這辦法真好。（鼓掌）這錢扔又扔不了、銷毀又銷毀不了。（眾笑）

　　弟子問：北京海澱區全體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師父，我們非常想念您！（師：謝謝大家！）（鼓掌）請師父放心，我們一定做好三件事，不辜負師尊對我們的期望！（師：我相信。）（鼓掌）

　　師：如果前幾年說，我覺的學員在鼓勵我。（笑）現在我覺的是真實的，我相信。

　　弟子問：我們怎麼更有效的救度同性戀者？

　　師：眾生嘛，都作為普通眾生來救度，能救就救，不把他看成是個特殊的，你越把他當作特殊的也就越救不了他。就像一般民眾一樣去救度，能救就救，不能救那就是不能救。

　　弟子問：在原來錄製的教功錄像中，有一段是師父在公安大學講法，錄像的背景有公安禮堂懸掛的邪黨旗子。我們要不要處理把它去掉？還是保留當時的歷史記錄？

　　師：去掉就去掉吧。因為當時確實沒有想把中共作為最邪惡的東西銷毀，一切眾生都是給機會的。是因為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它已經成了宇宙眾生的惡魔，所以要消滅它、清除它，這是它們自己的選擇。

　　弟子問：舊金山唐人街是否像紐約那樣其它地區弟子去支援？

　　師：我想呢，如果有能力的、有條件的就去幫著做一做。我對舊金山負責人已經談過這個問題了。

　　弟子問：得到法、退了黨，卻因怕心對大法不敬，現已去世，這種人還有未來嗎？

　　師：這些具體情況得看了。作為大法弟子來講，退黨不是第一位的，救度眾生、叫眾生退黨那是第一位的。說還能不能有未來？這得把他得了法不證實法看作是第一重要的。

　　弟子問：今年的晚會誰看了都說好，是否可讓大陸弟子向人民廣泛散發？以這種形式觸動廣大眾生的心靈？

　　師：可以這樣做啊。

　　弟子問：師父說過百分之八十史前定下的東西都被舊勢力強行破壞掉了，這是否會影響當初所要的未來宇宙的無限美好與圓容不滅？

　　師：它們破壞掉的只是安排的東西，新宇宙甚麼樣它們想看都看不見。再說大法弟子如果修成圓滿，成為神、佛，他想造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念即成，因為他的法是現成的，所以這都不是問題，都是非常小的事情。毀了多少啊、失去多少啊，那就看想不想要，想要甚麼都可以成，甚至於完全一點不差的恢復都做的到。

　　弟子問：大約半年前弟子們開展了一個項目，可是由於負責人的妒嫉心不去所造成的干擾使弟子們想走出自己的路困難重重。這期間所用的方式手段都是很不好的，並帶有黨文化。再加上他們大部份人本來就挺依賴負責人和佛學會，就對我們誤會更深。弟子沒有在這一段時間澄清很多事情，當時悟的是這一方面是給自己修的、另一方面是給同修修的，卻沒有悟到邪惡也在跟我們搶時間，結果弄成現在這個局面，不知如何是好。

　　師：要多看自己是不是思想對頭。矛盾的對方表現的越對自己不利就更容易認為他不對、肯定是他錯了。修煉是很複雜的，去人心是最難的。多向內找自己，就找自己的心。大家都找自己、共同協調好最重要。

　　有些具體事情提一些合理意見是可以的，但是也要看自己提的意見與整體協不協調。作為負責人來講，他也有難度，沒做那些事情也就不站在那角度看問題。很多學員都是從學校門裏走出來，沒有做過甚麼負責的工作，沒有經驗，負責項目也是對他們的考驗哪。另外有些學員給我來的信我也都看了，雖然是反映別人的問題，字裏行間其實都透著自己修煉中的不足，也有的還是很執著，甚至也有的很偏激，也有的帶著人心向我說、訴說心裏的憤憤不平。作為負責人一定要聽取合理的建議，不做負責人的也一定把自己做的事配合好。你們是在修煉，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

　　當然，該提的意見還是要提，一切都要像個大法弟子那樣去做。做項目負責人的聽到了也得找自己，也得修好自己，這樣做出的事才神聖。

　　弟子問：四川資陽、成都，新疆伊犁，哈爾濱，南京，廣西南寧，湖北宜昌、湖北黃岡，甘肅省嘉峪關，遼寧劉家地區，吉林開安地區，杭州，山西，韶關，福州，吉安市，美國阿拉巴馬、休斯頓、西雅圖、飛天舞蹈學校，加拿大多倫多，新加坡，新西蘭，日本、日本千葉大法弟子，向慈悲偉大的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中國大陸與國外大法弟子基本上是同步的了。過去有一定的差異，特別是前幾年那個差異很大。最近一個時期，我覺的中國大陸大法弟子越來越成熟、冷靜，在這一點上，中國大陸之外的大法弟子，也就是世界其它地區的、其他民族大法弟子，咱們可別被中國大陸大法弟子給落下，（鼓掌）得努力！

　　弟子問：請問師父，國內外民主人士都在聲援大陸發起的維權絕食，身在大陸的大法弟子是否應該參與、以維護大法弟子信仰的權利？

　　師：還是我剛才講的那樣，大法弟子修煉和救度眾生是第一位的，這是必須做的。至於說那些事情的出現，其實是配合大法弟子的。當然，為大法弟子申訴的律師被惡黨迫害，是要給予他們幫助，協助他們做一些事情啊是可以的，但是要把握好分寸。我們不是政治團體。你是修煉者。

　　弟子問：一些西方大法弟子全力投入西文大紀元的工作，甚至已經根本沒有時間參與大法弟子辦的其它活動或法會。一些中國同修認為西人弟子是陷入做事的執著中。請問師父，當有相對重要大法活動時，我們是否可以不必太重視報紙質量、快速的完成、（眾笑）參與其它活動？

　　師：大家都笑了，不注意質量它還能救度好眾生嗎？（眾笑）這還是不行。不行怎麼辦？咱們現在確實有困難。困難也可能是暫時的，因為人手不足、資金不足，那肯定的就是很少的大法弟子在忙這個事。這個師父完全知道。其實中文大紀元的初期也是處於這個狀態，但不會長久。也可能一時耽誤了一些事情、一段時間，或者採取甚麼辦法大家協助解決一下，這些具體事我想還得你們自己去協商怎麼把它解決好。

　　弟子問：河北廊坊地區全體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弟子們非常想念師父！

　　師：謝謝！謝謝廊坊地區大法弟子！（鼓掌）

　　弟子問：在中國大陸，有些弟子已經屢次遭到非法關押和酷刑迫害，依然堅定精進。而有些弟子或出於對迫害無可奈何或為求安逸，至今無法走出來。請問師父，是否屢遭迫害的弟子是在替那些走不出來的弟子付出和承受？

　　師：這倒不是，個人修煉是個人的事情。不出來的要多去了解一下，幫助幫助他們。

　　弟子問：毅力、意志力是先天帶來的、天定的。弟子意志力不強，咬咬牙下決心努力能好幾天，但不能長久。很苦惱，不知誤在哪裏。努力學法背法還是沒提高，是因為想通過學法提高意志力本身就是求？還是學法仍不夠？如果根本原因是不珍惜自己，還有救嗎？

　　師：如果一個修的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的認識大法是甚麼，那一定會下力去做的，一定不會在這方面懈怠的。反過來講，不精進的也在學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認識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貴，所以鼓不起勁來。

　　弟子問：吃生魚肉是否殺生？

　　師：別人殺的魚的魚肉、包括吃生魚肉不算是殺生。但是過去人們都知道有這麼一句話，叫作「吃甚麼還甚麼」。作為常人來講一定是這樣的，人做了甚麼都得還，那殺生的就要來生被人殺或者是下地獄。作為大法弟子就不存在這問題。特別是今天大法在常人中開傳，一定要解決這些問題的。那就是說，以大法弟子走向圓滿的修煉為第一性，而大法弟子在歷史上結下的冤和怨，作為修煉圓滿過程中提高的因素和福報了怨為補償。

　　也就是說欠下的債與怨恨在修圓滿的過程中要給予福報與救度，這一點是肯定的，因為師父在給每個大法弟子安排修煉的路的時候就已經做了，安排了怨這些東西。你將來能修圓滿成為神，有的已經是你世界的眾生了。那當然去神的世界當眾生也是神哪，這對一個下界生命來講，那就是一步登天了。一個生命在人世間輪迴再好也是在苦中輪迴呀，再有福份境界沒有提高。一下子成了高境界中的生命，那誰都願意幹哪。我過去不是講過一個修煉故事嗎？我說過去有一個廟裏的和尚在講經，看見兩隻鳥蹲在窗戶上不走，他就說：你們兩個要想聽佛經，就轉生成人來聽吧。那兩隻鳥一下子飛起來撞在屋外的樹上死了。（笑）二十年後，來了兩個小伙子，要出家。（笑）就說這意思。當生命知道能去天國世界時，那是甚麼也比不了的事，死不足惜。怨換成這麼大的福報，當然高興啊。

　　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們所有過去欠下的東西都會在給眾生的福報中償還了結。那有人在想了：那行了，我今後啥也不在乎了，殺人我都敢了。不行！你們修的是慈悲，大法弟子修的是為眾生好。你要真的殺人放火幹壞事你就不是修煉人，更不可能圓滿，也談不上甚麼福報於眾生了。而且修煉中的魔難也是在還精神上欠下的，加大的難也會使你修不了，你也就不能修煉了。我講的只是修煉之前欠下的，或在修煉過程中為了正常維持生存而產生的。

　　說到吃生肉，吃生肉是最不好的。我記的耶和華也告訴過他造的人說：你們要吃熟的東西。對人來講，肉一定要做熟了吃，為甚麼這樣呢？過去修煉人也都看到了一個情況，當一個人死了或者一個動物死了，但是它身體的細胞還沒死。那些細胞沒有死掉之前，每個細胞的靈都是它的形象。現在科學不是也知道了嗎？在用小白鼠做切片之後用光導纖維傳導在螢光屏上時顯現出來的圖像，就是那個小白鼠的形象，就是說你吃的生肉都是一大堆活的動物。

　　那這些熟的肉就沒有那些靈了，可是要是生的，你吃到肚子裏將是甚麼樣呢？就是你把那些活生生的動物都放到肚子裏去了。因為它們很小，一時你沒甚麼感覺，久而久之就會釀成大病，它就會有反應。因為人體很特殊，人體本身就是個宇宙的結構，所以叫小宇宙。你吃進的東西它轉生不出去，它就在你胃裏頭，久而久之形成的怨恨與業力就在形成病灶，形成很大業力，就會胃出毛病啊，嚴重的就是甚麼胃病、胃潰瘍、胃癌，反正甚麼都可能。我在中國大陸看到有人生喝蛇的血，可是那血的每個細胞粒子都是蛇，你喝一肚子蛇那能好嗎？（眾笑）物質本身它可以通過人體的能力吸收轉化，可是那個靈不留在肚子裏了嗎？所以千萬不能吃生的肉類。現在一些人興吃生魚啊，這也非常不好，那決對不是飲食文化，非常的不好。所以不能吃生的，千萬不能吃，特別作為修煉人，決對不能吃生的肉類。

　　但是反過來我講了，說那些東西煮熟了不死了嗎？靈體走了表面只是物質，修煉人能維持生命才能修煉，才能在這裏活。人有人活著的方式，正常生活中產生的業力很少，修煉人更少，作為修煉人消這種業不是問題，也不需要來生去還。你要這一生圓滿成神，師父會幫你解決，自己也會在修煉過程中消去，所以在修煉的苦中遇到的那些麻煩哪、苦惱是包括這方面因素的，所以不要推。剛才我還在講，一說到自己不好就不行，一遇到批評就不行，你知道這些事情裏都有你自己的業力呀。

　　弟子問：台灣有必要台北、台中、高雄都辦新年晚會嗎？是否影響對大陸講真相？

　　師：不能因此而影響了對大陸講真相。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大法弟子好像都在效仿北美的做法，特別是效仿紐約的做法，因為大家都知道師父在紐約，說那裏做甚麼咱們就做甚麼。不是這樣的，因為情況不同，每個地區都得根據自己的情況做。

　　台灣沒有人迫害法輪功，台灣的民眾對法輪功絕大多數也都是理解的，所以在那裏對台灣人怎麼樣去講真相、對台灣人怎麼樣去把他們頭腦裏中共惡黨因素破除，這個事做的對不上號，台灣不存在這個問題。當然現在有些年輕人對中國的歷史不太清楚了，中共惡黨一搞「統戰」就會被騙，那就把惡黨的邪惡叫台灣人知道。總之，根據你們的情況自己商量。

　　但是台灣學員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講真相和其它地區華人社會講真相的幫助，這是很主要的，師父決對肯定你們做的這些事。特別是對中國大陸講真相，這個事情做的力度很大，效果非常的好！這個我已經多次對台灣學員講過了，這件事情做的是非常的好。（鼓掌）

　　弟子問：為甚麼有些大法弟子家中幾人都修煉卻無法解決矛盾？相互之間甚至打的不可開交，（眾笑）家中不修煉的親人對大法也變的不支持。

　　師：你別忘了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常人會犯錯誤，修煉的人也會犯錯誤，只是犯的少、犯了會改。當出了這種事一定是學員沒做好，就是為了做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也不應該大打出手哎。（眾笑）

　　說到這我想說一下，有一些人對家裏的人講真相總是做不好，是因為你做的不對頭。一個是你不知道他誤在哪裏，是因為甚麼你不清楚。再一個呢就是大家跟家裏人講真相的時候，總是把自己家裏人當作自己的親人對待而不是當作要救度的眾生。你是個修煉的人，你是超越於常人的，你知道這一世你們是一家人，你知道前一世你們不是一家人嗎？你知道她這輩子是你妻子，下輩子說不定給誰當妻子？這一輩子是你的孩子，你知道上一輩子他是誰的孩子？

　　作為修煉人都應該非常清楚的知道這一點了，不能陷在常人親戚的這個觀念中。要把他作為一個眾生、和大家一樣的眾生去救度，你去做工作的時候效果就不一樣，保證是這樣。你先別把他當作你的親人，你把他當作你要救度的一個對像跟他去講那就不一樣。其實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也知道，我這輩子和你是一家人，下輩子我會和別人成為一家人，他生命的本質是知道的。可是你真的用正念、救度他的時候，他的真念是分的清楚的，也不會陷在常人的情中了。

　　弟子問：上了邪黨黑名單的海外弟子多年回不成中國了，現在回國探親、證實法時機成熟了嗎？

　　師：（笑）現在先別回去。你在它的黑名單上，它要迫害你。它即使不迫害你，它也會用各種拉攏的手段對付你，儘量少找那個麻煩。既然你們在這裏證實法，那這就是你修煉的地方。其實叫你回去的因素也可能是對人心的檢驗，因為修煉才是你的路。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學員在做呢，你放心，他們一定會做好的，我是有信心。（鼓掌）

　　弟子問：知道發正念的重要性，但有時像是例行公事，或容易走神。其他同修也有類似的情況。如何發正念真正提高？

　　師：我這麼說吧，大法弟子走向圓滿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發正念是其中一件事，這麼重要為甚麼做不好？！為甚麼把它看的那麼簡單、不重視起來哪？已經知道這麼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麼辦？

　　我看到很多學員反正是一發正念就這式兒的了。（做學員發正念時的打瞌睡狀）（笑）（眾笑）惡黨那些個邪靈因素啊就是讓你迷糊，你越迷糊它越加強你迷糊。它就是不讓你發正念，因為你發正念清除它，你發正念銷毀它它就要干擾。

　　大法弟子修煉中另外空間的身體巨大無比。三界內的空間被大法弟子分割了多少份，這麼說吧，說的更大一點，未來的宇宙有多少份大法弟子就要包容多少。在你包容的範圍之內，你承擔的責任，那裏的不好的與邪惡的因素你不清除怎麼行？你要清除哎。有些大法弟子不重視發正念，不但自己被干擾，那些邪惡的因素也干擾其他大法弟子。自己應該做的都做不好？自己不但要把自己那份做好，還要幫助別人做。

　　弟子問：大陸有的大法弟子長期被公安監控，本人不注意安全，其他學員勸說也不聽。請問師父，應該怎麼辦？

　　師：是有些學員太不注意安全。好像剛被邪惡放出來、被迫害的夠嗆，過兩天就忘了。你的安全也影響到其他大法弟子的安全，所以這方面一定要注意，要重視，不要被舊勢力的因素鑽空子。國外的很多學員看到國內大法弟子不注意安全，說不上話，乾著急。不注意自己被迫害也要給其他人帶來損失啊。

　　弟子問：我是一名九六年得法的老學員，但是今天是第一次見到您，感覺幸福極了。國內還有那麼多老學員沒見過師尊，他們很羨慕海外學員，希望海外學員珍惜師尊。是不是能有機會出國的弟子都要儘量留在海外？

　　師：這個問題自己來把握。如果你在國外更能夠做好，想參與國外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事我不反對，回去就會繼續被迫害、被通緝，那你就一定要留下來。如果不是這種情況，條件還是比較寬鬆一些，國內又有許多你要救度的眾生你還沒有去救度，或者還有很多遺憾、想從新把它做好，那我想就去做好。師父也就只是給你提個建議，具體怎麼做還是你自己決定。

　　弟子問：河南鄭州大法弟子、英國大法弟子、遼寧鞍山地區全體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

　　弟子問：我煉功一年了，但我不明白為甚麼最近老是做噩夢。難道我沒有做好嗎？（師：西方學員。）

　　師：我在很多講法中談到過新學員的狀態。有些新學員當從一個常人一下走向一個修煉人，他就會馬上面臨著被要債的問題。這個問題作為老學員都知道，有時做噩夢，碰到一些個稀奇古怪的事情啊，其實都是因為要走出常人了、要了結恩恩怨怨的表現。一般常人他會輪報，前一世欠下一世還，你欠我的我不著急要，下輩子你得還給我。可是你修煉了、要離開三界，它會想：你欠我的債還沒還，你要走了以後找不著你了，那你欠我的債你得還哪。所以它就要提前來找你，所以會碰到稀奇古怪的事。可是師父都會保護你，有驚無險。無論怎樣，作為大法弟子來講，應該正念足一點，像一個修煉人對待這些事情。

　　弟子問：有的學員從山上回來，把山上的碑文寫出來傳給某個學法小組，讓學員們在學法小組中反復通讀，但卻不通讀《轉法輪》。請問師父，這樣做可以嗎？

　　師：當然不可以。我已經很多次說過這些話了，我講過在山上小範圍講的法不能隨便傳，會干擾整體大法弟子證實法的形勢的。總是有人去傳，索性我就不講了，所以最近大家沒聽到吧？

　　總有人去傳小道消息。當然這些事我想他也是偷偷摸摸做的，我就不說了吧，以後別這樣做了。大法弟子總得正念強點，像個修煉的人。常人心那麼多，總想標新立異，總想顯示顯示，總想告訴別人我在師父跟前偏得了多少。沒有那事，每個人都得修煉自己，我講的法再多，你不好好修，同樣修不成。

　　弟子問：我們在準備開九評研討會時，接觸了不少從共產國家逃出來的人，包括中國大陸以外的共產小兄弟，但他們已在國外安居樂業，又想貪圖他們國內的投資機會，不願出來揭露惡黨的邪惡，請問師父怎麼辦？

　　師：其它的國家先不把它當重點去做。但是作為講真相這方面來講是眾生平等的、一樣的，我們對所有的人講真相。因為惡黨因素是全世界性的，並不只是共產國家才有。無論甚麼人，他抱甚麼態度，那就是他自己的問題了。

　　弟子問：音樂、美術是龐大天體來的，那麼體育呢？（眾笑）

　　師：體育是籠統的把很多東西稱為體育。那裏邊很多的東西也是不同體系中的，不是決對的，有很多東西也是不同體系中來的。為甚麼不同的體系都來了？因為與正法有關係。傳大法的你要轉生到地球上來、你要在這裏傳法、你用甚麼表面形式來傳法，對誰都是未知的。我那個時候也沒有做具體選擇。等到了要傳法之前了，這一切從新展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選擇了用佛法、佛像來傳宇宙的法。

　　弟子問：國外安全部門告訴我們的中共特務的名字，我們是否要向學員公布？

　　師：先晚一點吧，我想接觸大法了，再給點機會吧。（鼓掌）不到了決對挽救不了的時候我是不想把他揭露出來的，我很有自信。這部法這麼大，我就不信度不了你。（鼓掌）有多少學員過去做了不該做的事，有多少學員過去本身就是幹那個的，都修了大法，這不是大法的威德嗎？（鼓掌）

　　弟子問：我發正念時大多數不能入靜，是因為我受到干擾了還是我的修煉層次低？我感覺很多時候我發正念的作用很小。

　　師：這麼說吧，作為新學員來講啊，如果你發正念時感覺小，主要的原因是你修煉的過程短，所以整個身體變化的情況也沒有到了很靈敏的成度。其實很多修煉很長時間的也不一定很靈敏。為甚麼一發正念有些人就睡覺哪？就是因為他感覺不到。

　　我剛才講一句話，我說因為在迷中修煉，在這麼大的迷中修煉，才能把你修那麼高。在這樣的狀態下對你要求又那麼高，你能夠一直正念很強的走下來，那才是了不起，一定能圓滿。通常發正念時是有很多學員感覺不靈敏的、感覺不是很清楚的。因為真正發揮作用的那一面和沒修好這一部份又是隔開的，可是沒完全修煉好的這邊又是主體，作為最主要的部份正念強不強才是最關鍵的！修煉中正念強你就在提高，不斷的發生著變化。你正念強，你發出的正念就大，你修好的那面也在發出巨大的能力來。修好的一面被間隔著，人也被抑制著，所以同樣不很敏感。要沒有這個間隔，你再不敏感，那麼強大的力量出來，你這邊我想也得震動的不得了，那麼強大的力量人身體沒修好的這部份也承受不了。

　　有很多學員不重視發正念，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敏感。不管敏感不敏感，師父叫你做了你就做，它一定起作用，決不是一個形式！師父決對不會叫你幹沒用的事。（鼓掌）要是那樣，這對你、對我、對正法與你們證實法、對眾生來講都沒有意義，而且發正念已經擺到這麼重要的位置上了。大家一定要重視，不管感覺到、感覺不到，都要正念強一些去做，時間長了我想都會有感覺。

　　發正念的時候不要求甚麼都不想了那種靜的狀態。發正念是有想的，而且念很強的。目前主要想的就是針對中共惡黨的邪靈和那些黑手爛鬼，解體、消滅、清除它們。這個和完全靜止下來還是不同的。

　　弟子問：我是十歲的女孩，我想知道甚麼時候辦小孩的舞蹈班。（眾笑）

　　師：（笑）不是師父辦，（眾笑）有時師父幫著協調協調啊，做起來就快，都是大法弟子做的。目前師資力量有限哪，等條件允許了會辦。

　　弟子問：師尊您好。弟子想請問一下，目前還有很多大陸同修被邪惡非法關押，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三退」的消息。如果到了清算中共的那一天，一些被非法關押的弟子還沒有發表「三退」聲明，對他們會有影響嗎？

　　師：作為大法弟子來講啊，你已經是大法弟子了，其它都不主要。但是修煉嘛，總有常人心強的，總有正念不足的，總有新學員，所以你作為這樣的學員你不表示還真的不行。作為精進的老學員，已經修了多少年了，這都不重要。就是這麼回事。最主要是救度眾生，叫常人退，別陪著中共惡黨去殉葬。

　　弟子問：師父，弟子在您的照片前面發過誓不犯色關，但事後又犯了。弟子很痛心，怕失去一切。

　　師：這個事作為修煉人、大法弟子來講真的是不光彩的事。佛教中講戒嘛，犯色戒，這個事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你們知道嗎？大法弟子是從舊宇宙中脫胎出來的、從舊的法理中走出來的，可是舊的宇宙、舊的法理、舊的生命、一切都在牽著你！

　　我說舊勢力的干擾，你們想沒想過？這也是這種牽制的因素啊！舊勢力、舊的宇宙把甚麼東西看的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間的不檢點，這個東西看的最重。那過去一犯了這方面的戒律，就會被廟裏趕出去了，根本就不能再修了。那目前神怎麼看？你們知道他們留下的預言中怎麼說的嗎？他們預言：最後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這方面保住了純潔的。就說他們把這些事情看的非常的重，所以誰要在這方面犯了戒，誰要在這方面做的不好，那舊勢力、那個宇宙所有的神都不會保你，而且都會把你往下推。它們知道你李洪志不會放棄你的弟子，那我們讓你放棄，所以它們就會讓犯錯的學員一錯再錯，最後幹壞事、走向反面，讓他滿腦子灌上邪悟的理、破壞大法，看你還要不要他。你知道它們就是這樣幹的。有些邪悟的，你們以為他真心的走向邪惡的嗎？那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在這方面千萬要注意，特別是年輕的大法弟子，沒結婚一定不能有兩性行為，結婚的更不能出這種事。大法弟子在常人社會中修煉當然可以結婚，這個沒有問題，決不能在這方面犯錯誤！一定不要叫舊勢力因素、叫邪惡生命鑽空子把你迫害的最後不能修煉，那樣你就失去機緣了。

　　師父講的是千真萬確的。不管你知道精進也好、不精進也好，不管你怎麼走進了這個大法的，地球上幾千年的安排都是為了今天這件事情。一定要把握好時機，別失去這個機會。其實地球上的眾多生命不管其對大法持甚麼態度，都是無知的在幹壞事。他們真的知道自己等待的就是這個，你打死他也不會幹對不起大法的壞事。

　　當然我講的這些，作為新學員來講可能不那麼太容易理解，慢慢修煉吧，將來就會知道。因為大法弟子已經經過這麼長時間的修煉了，對很多問題認識的都很清楚了，所以對新學員來講可能就不太容易理解。人類社會所推崇的並不一定都是好的，人推崇的並不一定神贊成。

　　弟子問：北美的大法弟子不少都在想辦法往紐約市和新澤西挪動，有些在外地工作的也想在美東另找工作，離師父越近越好。（眾笑）這事可以理解，但是其它地區需要學員在那裏證實大法，特別是有些地區中共邪靈還非常猖獗。

　　師：這是個問題，有些學員挪動是因為有特長、正好需要他，就沒問題。那其他學員咱們不要輕易的、盲目的挪動。別給自己生活、方方面面造成困難。你造成困難之後，你每天都在想著我今天吃飯問題怎麼解決、明天住房問題怎麼解決，那你證實法的事不就證實不了嗎？就是別自己人為的給自己製造難度、破壞了修煉環境、破壞了自己證實法的條件。看來我，將來我也得上西部這邊住住了啊。（笑）（眾笑，鼓掌）忙過一陣子我也換換地方住。（眾笑，鼓掌）

　　弟子問：周圍一些修煉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精神狀態和健康都非常的好，比同齡不修煉的人顯的年輕許多，但是他們仍然出現了不同的老化現象。

　　師：表面上沒有完全在修煉中改變狀態的這一部份是沒有離開這個空間的時間限制。這邊也修煉的不受這個時間限制了，完全脫離開這個空間的時間了，那這個時間對你就不起作用，有一部份學員是有這個情況，但也不都是這樣。每個人修煉的路不同，安排的狀態也不同。多數修煉好的一面由於被間隔造成的不能被神的一面所帶動。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舊勢力干擾的因素還在起作用。我以前講過一句話，我說，宇宙中的神並不把人當回事。人們都說神是慈悲的，對，他們是慈悲的，他們修的就是慈悲，可是他們的慈悲並不等於是對人慈悲，他跟人是不相干的。雖然他和人接觸的時候人會感覺到他有強大的慈悲，可是他就是那樣的神，他並不是專門為你慈悲，慈悲就是他的狀態。其實很多舊宇宙的神覺的，大法弟子你們修那麼高，你們將來決定著宇宙的未來，那你們差一點我都不會讓你上來的。在這方面雖然不能說這些生命狠，那是決對不會網開一面的，不會因為你做了好事就放寬你的。

　　我當年剛剛開始傳法的時候，就是因為這些事我與它們僵持，耽誤了一年的時間。後來我知道再不傳哪，很多學員甚至於來不及得法，很多眾生要救都來不及。所以有很多事我一直在與它們摽著勁。當時我要表面的身體轉化和修好的部份協調起來，讓身體在修煉中脫離人的狀態，讓修煉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樣的狀態。就因為這些問題呀，跟它們僵持了一年。那時我就是為了這事沒出來傳，僵持了一年的時間。直到現在我也不能承認它們堅持的，將來我也決不會承認，與干擾破壞一切有關的生命都將為此在償還中解體。我要的即使將歷史倒回去從新來也得成了我的事。這是正法中必須的內容與過程，這不是指法正人間的事。

　　弟子問：北京的大法弟子和張家口的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師尊曾在講法中說在中國能救度百分之五十的人就不錯了（不是原話），這個數字與經文《佛性與魔性》中提到的兩種物質對人類這層空間的制約有關係嗎？

　　師：佛性和魔性指的不是這個問題，那是指宇宙構成的因素中就存在著正負兩種物質。兩種物質越往下差異越大，正物質越善，負物質越惡。造人的時候物質中已經都存在著善惡兩種因素，所以造出的人本身就帶有善惡兩面因素。人在無理智的大喊大叫發洩的時候就是魔性的發作，就是魔性那面在起作用。人很慈善、很和善、很祥和、很溫和的時候，那就是善的一面在起作用。

　　正法正覺的修煉就是讓大家抑制魔性、去掉魔性。過去在佛教中修煉就是抑制，抑制魔性、充份發揮佛性。最後抑制力很強了，那魔性根本就不起作用了，像鎖住了一樣。這次正法是要整個宇宙發生根本變化，所以大法弟子在修煉中就從微觀上從新調整了，把不需要的東西直接去掉了，這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個生命的狀態，這是和以前修煉不同的。

　　弟子問：政治是西方社會人權和主權在民的形式，「搞政治」是中共歪曲後的政治文化的體現，這樣的認識對嗎？

　　師：是中共在對它有利的時候鼓動民眾要「關心政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都知道，那個人被說成是「政治上落後」，這就是說這個人「思想落後了」、「不關心政治」。可是到惡黨感到威脅的時候哪，你參與政治你就是犯法。它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另外在西方國家，政治的概念是：不屬於宗教範疇之內的、不屬於個人行為的社會活動就是政治。所以西方社會對「法輪功是不是宗教」的認識，他們也是這麼下的結論：不屬於社會上的政治活動的這種社會活動，你們就是宗教。你們有信仰，所以他們認為是宗教。

　　為此我在這裏順便跟大家說一聲，以後誰再說我們是不是宗教這個問題，大家對於一般常人不予解答，不再解答。人認為是與不是隨他，聽清楚了啊？在中國那個社會裏，你是不是宗教它有非常明確的概念，宗教有廟、有朝拜、有宗教形式要加入，受戒、洗禮，這個非常清楚，你就是宗教徒，你就是宗教活動，沒有這些你就不屬於宗教。這和西方社會的概念完全不同，所以在西方社會裏，一般人再說你是不是宗教，大家可以不用回答，也不用那麼認真的對待。如果政府、社會團體、行政部門、議員等說你們是宗教，不用再說我們不是宗教。如果在牽扯到法律問題的時候，大家可以用宗教的名義與條款處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說是宗教。特別牽扯到法律問題的時候，大家聽清楚了？這是東西方觀念上的不同，這個不違反我講的法。我早已經在《精進要旨》講過了。我說：「我們不是宗教，但是常人會把我們當作宗教。」這點大家一定要清楚。

　　弟子問：請問師父在觀光景點煉功、講真相掛的橫幅卻是「中共暴政」和「九評」。這樣對救度眾生起到的作用如何，請師父開示。

　　師：一開始出「九評」的時候哪，當時社會上的常人，包括中國大陸的人，都處於高度的被各種邪惡因素、被中共惡黨邪靈控制之下。那時「九評」和講真相在一起同時做，那麼它就很難救度要救度的人。那麼再經過一年，特別是到了現在，這個情況不同了：中共惡黨的邪靈被銷毀的已經沒有操控一般常人的能力了，現在的人都能自己思考問題了，不是惡黨邪靈在控制了。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們發「九評」和叫人退黨的目地也非常清楚，你們和常人可以這樣去解釋：中共惡黨迫害大法弟子這麼多年了，這期間也給了中共惡黨機會，大家也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中共惡黨在迫害法輪功。我們給了它這麼多年的機會還不停止迫害，還在不斷的迫害死大法弟子，那我們只有揭露惡黨的迫害，（鼓掌）只有把中共惡黨的邪惡和它在歷史上迫害中國人和現在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惡揭示出來，叫人民認識它，惡黨為甚麼迫害法輪功。解體這惡黨不是在制止迫害中國人和法輪功的最好的辦法嗎？我們對惡黨政權不感興趣，我們對政治也沒有訴求，我們就是要制止迫害。中共惡黨對法輪功的迫害一天不停止，我們就揭露它的迫害一天不停止、解體它一天不停止。（熱烈鼓掌）其實這問題都很明確，誰都知道中共惡黨在迫害法輪功，為甚麼我們不能發「九評」揭露它？！

　　弟子問：我們是否可以在各地區組織青少年管弦樂隊？多倫多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大家都知道剛才講的樂隊的作用了。各地區也知道紐約地區辦了一個大的管樂隊。這種管樂隊的形式也叫軍樂隊，因為是發源於軍隊，後來在民間也有了，也都這樣叫。特別到近代，在學生中比較流行，他們還是叫軍樂隊，也有叫管樂隊的。組織這個樂隊實際上很不容易。如果其它地區都這樣做啊，如果能力不具備的話、條件不具備的話哪，真的還是耽誤大法弟子做其它的事。大法弟子做證實法的事千萬不能被衝擊。

　　弟子問：如何對待國內來的演出團？如果他們不用「同一首歌」的名稱，但也是中共的文化輸出，是否同樣對待？如何把握？

　　師：中國派出的文藝團體多了，不需要理會，與我們沒有關係。只要它不是對法輪功來的不用理它，其中有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就一定不放過它。

　　弟子問：德國、天津、大連、北京、懷柔、湖北英山、浠水、羅田、武漢、朝陽、海澱、寧波、唐山、安徽、重慶、甘肅、長春大法弟子向師尊問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我知道在座的也有長春來的大法弟子啊。

　　弟子問：得法不久的新弟子是否能稱正法時期的弟子？能不能和老弟子同時修得圓滿？

　　師：新學員中確實是有一批是屬於下一批的法正人間時期大法弟子。不管是哪一個時期的，能得到法走進來就不容易了。將來真相大顯的時候，人們都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的時候，那個時候誰想進來可不容易了，不是說誰想進來就進來了，（笑）那和今天大法弟子修煉都不一樣了，所以現在能走進來就是最好了。

　　弟子問：學員認為協調人的安排不好，導致目標不能很好達成，所以他努力按照其自己認識到的證實法的理去另外獨立處理。我認為他的做法有利於證實法，決定幫助他共同努力。

　　師：這樣的事情是有，負責人想的不周，或者是負責人真的沒有在這方面做好。有的學員想到了自己主動做好，這方面的事情也很多。但是有的學員在集體要做甚麼事情時他不同意，他想另來一套，拉出一些人來。我告訴大家，不管負責人這件事情做的夠不夠好，都要協調協同把它做的更好，不能夠拉出去單獨幹，誰做了誰就錯了，我這個師父可不會認同。

　　弟子問：有西方大公司問我們：是不是應該停止對中國的支援投資？我們怎麼回答？

　　師：放著利益不要了、不去中國投資了，我想現在還沒有幾個能做到的，當然他要能做到那最好。師父是這樣看這個問題的，上次講法中我也談到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啊、使中國人富裕起來啊、人們有好的生活，這個沒有問題的。我反對的是在迫害法輪功期間不斷的、大量的往那裏送錢，使中共惡黨有能力迫害法輪功。它最兇惡的時候，一年要拿出它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四分之一投入到迫害法輪功中去。多大的金額！它沒有錢它迫害的了法輪功嗎？決對迫害不了！現在的中國人都不信惡黨，它不給錢決對不給它幹的，而且他們也都知道大法弟子全都是好人。不給錢那麼壞人能幹嗎？

　　弟子問：您是否說我們不應該指出別人的問題？我有時搞不清楚是他們的問題還是我自己的問題。

　　師：我不是說不能指出別人的問題，我是說整個大法弟子的修煉形式必須得是人人向內找的環境！（鼓掌）整個大法弟子的環境決不能是在互相人人指責中提高！（鼓掌）所以作為師父來講，我只能鼓勵你們向內找，出現問題找自己的問題。人人都能這樣做那最好，認識不到的別人給指出來當然不是錯，可是指出時一定是善意的。你修的也是慈悲嘛，要善意的。所以這兩點都要注意、都要做到，我想很多問題都會容易解決。

　　弟子問：一些西人知識份子說大法的壞話並固執己見，這個問題重要嗎？如何更好的幫助他們破除他們的不好觀念？

　　師：作為西方人說大法不好、說大法弟子不好，我想一定是聽了中共的宣傳。因為他也不知道大法弟子甚麼樣，他怎麼說不好呢？那肯定是聽了邪惡的造謠宣傳。那就跟他去解釋。其實大家這些年不就是在講真相嗎？

　　從九九年「七．二○」迫害那年開始，所有中共的媒體報紙、廣播，從國家到省，從省到縣，那麼大的一個中國，所有的電視台、媒體、報紙，上千個電視台，幾百種報紙，鋪天蓋地的全都在打壓迫害法輪功。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媒體都從中國大陸拿消息報導法輪功，都在幫助它迫害法輪功，整個這個地球都黑了。很多地區的人不知道法輪功到底咋回事，都在聽中共惡黨的宣傳。這些年不是因為講真相中破除了這一切嗎？大法弟子今天能夠使世人刮目相看，你們不就是這樣做出來的嗎？

　　就是把真相講出來嘛，破除中共惡黨流氓造謠宣傳，這個你們做到了。但是還有一些人不明真相，就像條子中學員提到的這個問題還有，大家就再做，直到人人都知道流氓惡黨是個甚麼東西。當然有的人他已經不行了，你怎麼做他也不行了，這個我也知道，所以我才說，你們能夠救下中國一半人哪，就算不錯了。其它地區也是一樣，你說把所有的人都救下來可能嗎？我可以告訴大家，那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有這個願望，可以慈悲眾生的去做，但是不能因為有不可能被救的就不做了或者放鬆了，這是決對不行的。

　　弟子問：我的工作場合有人與中領館來往密切，受共產邪黨毒害甚深，這樣的人還有救嗎？

　　師：就是跟他去講真相，給他看這些個事實。真的救不了了，那也是沒救了。

　　弟子問：大陸學員懷了第二胎，是要生下來嗎？被迫流產和順產在造業上有不同嗎？

　　師：大陸有大陸的情況，所以師父在法理上基本上都講了。這些具體情況師父不想在這裏這麼說，因為影響也大。可是中共惡黨強制人墮胎，也是被全世界人所唾棄的。作為學員來講呢，那保護生命當然應該說是沒有錯的。只能這麼說了，那些具體情況還得具體看。

　　弟子問：花崗岩內為甚麼沒有生命？

　　師：怎麼還有問這些事情的呢？（笑）沒有生命也只是指人類看到的這個表面的花崗岩形式，形成花崗岩的更更微觀物質是甚麼那又不同了。理，在這一層是理，在那另外一層可能不是理。低層的法對高層的法來講甚至是反的、是錯的。理是不斷的昇華的，這一點你們要清楚。

　　弟子問：有一個人積極幫助大法做事，但對人圓滿後去哪裏不能理解。他承認師父，但不經常學法。沒解開他的心結，是我哪裏沒做好？他今天也坐在這裏。（笑）（眾笑）

　　師：對於許多常人你們不能夠要求過高。你是大法弟子，當然你是想叫他得法心切。當然誰要能當成大法弟子對一個生命來講是最好，這是你們的願望，可是從現實情況來講，人能認識多少那都不能夠說人錯。而且作為生命來講，在這個時候能幫助大法弟子做事情，這個生命已經是了不起了，他一定會有好的未來，肯定的，因為這和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同，是因為大法弟子在受難時期。

　　弟子問：師父說甚麼就信甚麼、不再更深的多想，這種狀態對嗎？

　　師：神看一定會認為這人太好了，但我還是要他多看書多學法。平時我在講法的時候，大家可能都會感到那個慈悲場很大，力量也很大，能解決很多問題。可是我在平時的生活中我就不能這樣，我就不用這個力量。而且我還有一個、準備了一個常人式的思想功能，我會用其來生活。那個時候我可能會開玩笑啊、會說生活中的話，你會覺的師父怎麼沒在法上呢？（笑）（眾笑，鼓掌）在人這兒那就是麻煩。

　　弟子問：大紀元的某一個版可以找商家贊助嗎？但是內容由我們控制，主要指副刊。

　　師：商家贊助整個一版，那他登甚麼這點要在協議裏寫清楚。

　　弟子問：在常人的工作中想多賺點錢或想升職，可以把工作做好一點來得到想得到的。在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或公司中也可以通過努力來獲取想要的職位或金錢嗎？

　　師：在社會上你做的好自然就會升遷，老闆高興了會多給你一些個報酬。可是大法弟子辦的媒體盈利情況有限，還達不到那些社會大媒體的狀態。做不到，這些想法不是空談嗎？說到怎麼樣獲取想要的職位，在這些方面想多了可能就有點不對勁了，好像還不是一般執著。大法弟子都是義務在做，好像我還沒聽說誰要甚麼職位的問題了。（笑）（眾笑）要職位不是大法弟子所想吧？獲取就更不對勁了吧？大法弟子辦媒體是為了證實法、講真相救度眾生，而且是無條件的、無代價的在做，沒人把職位看重的吧？當然媒體真能夠運作的很好，都能開出工資來，甚至於多發一些獎金哪，多發一些個福利哪，那我都替你們高興，前提是得有這個條件。

　　弟子問：在更多的接觸西方學員與台灣學員後，深感到邪黨文化中成長的大陸學員中中毒不少。從思維慣性到言行舉止，真夠我們深挖根的。

　　師：其實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到了西方社會後，表現上首先的是指責西方社會這不好、那不順眼。為甚麼？是因為都習慣了中共惡黨那一套，等到時間長了才發現惡黨那一套才是不好的、而且是很邪惡的。這是長期被黨文化灌輸造成的。而惡黨之外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的自然生活方式，沒有人灌輸你甚麼，所以在國外生存時間長了的人回到中國大陸後，一聽中國大陸人說話都好笑，就覺的句句都是黨八股的話，因為邪黨文化已經深入到人的生活中的、甚至思維中的每一個細節，使人的行為、舉止、言談，甚至於表情、眼神都是惡黨文化。（眾笑）當然這些不是關鍵問題啦。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強一點，知道甚麼是對是錯，這些養成的習慣慢慢去，這些都不是主要的。

　　弟子問：在個人修煉階段弟子經歷病業關時知道是在消業，通過承受和對法的堅定過關，最終是師父把業拿掉了。但是在正法修煉階段如果是舊勢力及其黑手爛鬼和惡黨邪靈等對弟子的身體迫害，其表現形式也是病業，因為不承認舊勢力的迫害，不能一味承受，弟子憑對法的堅定和發正念否定迫害，是否同樣能消去背後的邪惡因素？

　　師：在強大的正念下做也擋不住。大法弟子從修煉那天開始，你的一生就已經從新安排了。也就是說你這一生已經是修煉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會出現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與你的提高和修煉有著直接關係。安排好後誰也不能動，動就犯天法，只有師父能動。可是舊勢力為了破壞這一切，與舊宇宙中被正法觸動的生命以協助正法為名都來參與，這樣就形成了巨大的間隔。我的法身雖然可以動，但是大法弟子修煉的路安排的已經相當細了，要給一個大法弟子改變一點東西，就要全盤的從頭來。這個巨大工程是在正法洪勢推進中與大法弟子個人改變同時進行的。而且整個宇宙百分之九十九的部份已經正完法了，正法時期大法弟子已經走向最後階段，不能因為一個生命的改動而把宇宙正完法的那一部份從新改一遍。所以有許多大法弟子在修煉中做不好啊，或者是出現甚麼問題的時候啊，或者是過關時表現的很嚴重，這個時候你要叫師父直接給你動手給你解決，那麼師父就得把新宇宙、舊宇宙所有的一切與你有連帶關係的都從新做，正法中走過這些年的東西都得動，把時間都得倒回去，甚麼都得從新動，就牽扯這麼大的問題，所以我告訴大家真的不可以動。你能修到哪一層次就是哪一層次了，最後再上不去的表現也是舊勢力的因素干擾的表現狀態。其實出現的過不去關的表現是多方面因素的。真的有早走的，只要是三件事都在做的大法弟子，一定是圓滿的，只是層次不同。

　　我親自給你動手，邪惡也會鑽空子。新宇宙都會被污染的。正法是決對嚴肅的，開始修煉時應該做的師父都已經給你們做了，現在就得靠你正念闖關了。你正念足了師父就能幫你。你正念不足、達不到標準，師父一動就牽扯那麼大的事情。所以一旦大法弟子你修煉的路安排好了，基本上是誰也不能輕易動的，無論是好的壞的都對你無能為力。誰想給你點特殊好處都加不進來，誰想給你點特殊的不是屬於你修煉過程中原有的東西，誰想額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帶來的。懂我說的了嗎？（鼓掌）

　　有許多學員過去看見過我給常人治病，我根本就不需要動手的。我瞅瞅你就好了。瞅你的時候就打出東西去了，我從我身體任何一個部位都可以打出神通去。打出去之後你那兒馬上就好。人畢竟是人，有的時候思想中覺的：你沒給我動手怎麼能好？所以我很多的時候就得動動手。基本上是手到病除，不管是甚麼。常人甚麼病我都能治，也都能治的了。可是大法弟子就不同。當然說到這了，大家誰也別往這帶常人，我也不治病。大法弟子修煉到今天很不容易了，我不想有任何麻煩事再插進來干擾。因為治好一個常人的病也要牽扯他的一生和他與各個空間中因緣關係的平衡，才能好了他的病。那些欠的債都得善解，都得給要債的生命好處，才能解決了那個病。現在師父也不想做這些事，所以我基本上是誰都不動，為了保證大法弟子修煉這個過程別出現另外的麻煩。因為一旦哪方面處理不好馬上麻煩就上來，額外的麻煩上來會造成干擾，所以基本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弟子問：無論是惡人還是另外空間的邪靈迫害弟子很嚴重時，有些弟子去醫院採用了一些常人的處理方式，打針吃藥進行緩解。這是否對修煉人的身體破壞很大？還能修嗎？在沒有擺脫邪惡對身體迫害的時候，常人的手段是否可以採用？

　　師：修煉人講的是正念。正念很強，你就甚麼都能夠抵擋的住、甚麼都能做的了。因為你是修煉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層法理控制的人。（鼓掌）

　　早期我就對你們講過，我把大法弟子每個人都在地獄裏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裏的名冊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獄名冊中的名字我都給你們勾銷、叫地獄除名，那裏面沒有你們的名。也就是說呢，你根本就不屬於三界內的生命，你已經不屬於常人了，所以正念強了你甚麼問題都能解決。在你身上發生的這個病業的反映是過關，表現上一定是病業的狀態，決不會是神得病的反映。那你要用正念去對待，因為你是修煉人，所以那決對不是真病，可是表現出來又不是那麼簡簡單單的。你知道舊勢力怎麼想的嗎？它想，噢，你這個當師父的把這病業的法講的這麼清楚。是的，我當年面對學員很難過病業關時，我把這方面講的真的很清楚了，在座的學員也都知道。可是法理講的再清楚修煉的難度不會因此而變小，甚至可能嚴，比如表現上只是悟到了還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修煉中正念不強就關過不好、會持久，而且達不到正念強也會使信心受挫折，因此不是有的人失去信心甚至邪悟了嗎？所以有的時候你們就想叫師父把法再講透，對法理沒有堅定信念的學員，這並不能代替你修煉。當然從另一方面看，對正念強的、明法理後會更加堅信的大法弟子，甚麼關都能挺過來。

　　但是反過來講，說我是新學員，或者是自己也不覺的太夠精進，有病還是去了醫院。那去就去，就算是修煉過程吧，以後修的更好時漸漸就明白怎麼做了。修煉總得有過程，總得給人機會。當然精進的就不用說了。覺的心裏沒底的，你去了師父也不能說啥。修煉中每一步都走的很好，這個人那誰都佩服，神也佩服，師父也佩服。如果一個弟子大步流星的就圓滿了，（眾笑）一個跟頭沒摔，（眾笑）我告訴大家呀，這個人可能是神；（眾笑）再一個可能就是當師父的沒給安排好，關都太小，他都走過去了。所以安排那關往往都是只要提高就能過，你不提高就不能過，基本都是這樣。做錯了也只能說是修煉過程中的一個狀態，不能說這個人就不行了，也不能說這個人就是這個狀態了，這只是過程中的狀態。說有的時候我是真的正念不足，真的也挺不住了，這怎麼辦？那你就去吧，（眾笑）是的。（笑）那就去醫院好了。

　　道理是這樣講。一個神仙怎麼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麼能看了神的病呢？（鼓掌）（笑）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現出來你真的是沒有那麼強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時候，那你就去好了。心裏不穩本身就沒達到標準，拉長時間也不會發生變化。為面子堅持更是執著加執著。這時只有兩種選擇，或是去醫院放棄過關，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個堂堂的大法弟子，無怨無執、去留由師父安排，能做到這一點就是神。

　　弟子問：曼哈頓講真相結束，各地學員回到各地去證實法。那我們從大陸來的大法弟子是否根據自己的情況回大陸去講真相？（眾笑）

　　師：如果你是被迫害的走出來的，你千萬不要回去了。既然出來了就出來了，就在這講真相吧。如果說你回去後環境還是比較寬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回去，沒有問題。如果說回去會有危險，那就不要回去。

　　弟子問：既然新年晚會是為了救眾生就應該送票，就不應該談賺錢的事，或者票價要低。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師：不正確。大法弟子是在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當初你們買大法書的時候啊，我恨不得白送給你們，可是這是對正法時期的修煉人做的。作為常人來講，無條件的想得到甚麼，這也是不符合這個空間的理的。作為大法弟子，你是可以無條件的給他，那是大法弟子的慈悲。

　　但是大家想過大法弟子辦的媒體難不難嗎？你們不參與的不知道，維持這個電視台，維持這個報紙啊，維持媒體的費用很緊。大家一直想使媒體廣告有個突破，能夠達到良性循環。這也是我的願望，也是所有辦媒體學員的願望，也一直在這方面努力。辦新唐人電視晚會，能夠賺點錢這不是好事嗎？無線電城的聖誕節演出，他們自己也承認說我們沒有你們演的好、沒有你們的節目好，可是票價很高。他們一個月演了九十場，全年的所有費用甚麼都賺出來了，工資賺出來了，新唐人為甚麼不能？

　　說到票價的問題呢，實際上從新年晚會演出的水平和大法弟子的付出來看，這個票價說起來其實不高。在美國無論哪兒都是一樣，美國的生活標準是沒有地區差異的。真正存在的問題是知名度的問題。也有學員想買點票送給人：票價不高便宜一點我想多買一點送人，貴了我也買不起呀，也送不起啊。可能有這個問題，所以有些學員在抱怨。當然這個票也不都是一樣的價錢，它也有便宜的，座位不同嘛。但是通過這兩次的經驗，那下一次這個票價錢調整一下也可以，或者搞個大法弟子專場演出也可以吧。

　　弟子問：計劃開拍一部大法弟子證實法的電視連續劇。劇情關係到國內的場景，怎麼辦？

　　師：其實這個場景也很好解決的。大家知道電影合成也是很簡單的技術。你需要哪兒的景，叫人拍一些空鏡頭回來就是了。

　　弟子問：舊金山有許多同性戀者，那裏的很多常人也贊成這種行為。邪惡從師尊的經文中斷章取義拿出一些說到同性戀的字句來攻擊大法。請問師尊我們是大規模公開去回應呢？還是向個別中毒的人講真相？

　　師：向個別人講講真相就完了，不需要理睬它。大家知道有一點我是把握的非常好的：法正人間時的事現在決對不牽扯。無論它是舊勢力還是邪惡爛鬼，想挑起不屬於現在的事情，挑起不了。你別聽它咋呼咋呼，咱們也不用過多理它。我知道我在幹甚麼，誰說甚麼我可以去思考你的問題，但是我要做甚麼也決對不會被干擾的。我今天證實法也是這樣，整個宇宙正法也是這樣，誰甚麼建議我都可以聽，但是我還是按照我要做的做，誰也動不了。（鼓掌）你們也一樣得知道你在幹甚麼，正確的選擇確定了，誰甚麼也不能被干擾。大法弟子的修煉、講真相救眾生、反迫害的過程中會出現種種事情，都不能被其衝了你們這第一位的事。這個一定要把握好！決不能因為社會中出現一件甚麼事，甚至是對大法弟子反迫害有利的事，大法弟子都不修了，去幹那個事去了，那可不行！修煉就是修煉。

　　弟子問：古時有許多明君明人指責己過、拜謝無怨的高尚故事，深感自己在接納批評這方面修的不夠紮實。有時間不能進行良好的溝通，是因為把心放在辯解上。

　　師：說到辯解啊，（笑）我倒想起來，有人跟我講啊，我也確實看到是這麼個情況，也有人對我講，說中國大陸的學員和台灣學員對待問題有個區別。台灣學員要是一件事沒做好啊，你說他他會聽，他不會去辯解。可中國大陸的學員要是一件事沒做好，當別人指出時他馬上就說：你不知道，當時這個情況，是怎麼怎麼樣的。（笑）（眾笑，鼓掌）他知道直接反駁作為修煉人不好，他拐著彎開脫，他轉彎抹角的辯解。錯了就是錯了，直來直去的，幹錯了就是錯了。誰敢於承認錯誤，才會被別人正視，才被別人佩服，神都佩服。（鼓掌）如果誰從這條路上走到最後，神問你，說你哪個時期人家批評你你都能夠正確對待了？給我們看看？沒有。（眾笑）你說我沒做錯呀，沒人批評我呀。可能嗎？

　　作為人怎麼能沒錯呢？修煉的是人怎麼能沒錯呢？可是卻沒看見你承認過錯誤。（眾笑）你這不是漏項了嗎？你在修煉中不是有漏了嗎？我以後就看看誰能承認錯誤。（眾笑，鼓掌）誰能不犯錯誤？錯誤算甚麼？咱們做好就是了，是吧？但是關鍵是你那顆心。不是修去人心嗎？你老躲躲閃閃，老擋著，老不想去，那才是大問題呢。

　　弟子問：可否請師父講講舊金山唐人街講真相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師：你們知道那條唐人街嗎？整個一條街的店鋪幾乎都是大陸的生意，店主都是大陸來的。灣區做的再怎麼好，華人都是散居的、中共惡黨沒市場。而且散居的人也經常去唐人街，所以那地方不能忽視。不給中共惡黨留下一塊站腳之地，（鼓掌）在哪都清除它。就是不能讓這惡魔在這裏害人。

　　弟子問：講真相中很多常人知道大法好並善待大法弟子，但不願退黨。這些人有未來嗎？怎麼辦？

　　師：人想怎麼辦是他自己說了算。你們該做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到，要無愧自己。

　　弟子問：我們本地的媒體大紀元時報出現較大資金困難，這種情況下可否在參與媒體的弟子中以集資的方式解決資金問題？

　　師：這個事我可從來沒做過。因為我知道，在初期傳法的時候我是決對不允許徵集資金的。在後期很難的情況下，我都一直不同意從大法弟子中徵集資金。其實每個大法弟子都在用自己的收入證實著大法，了不起。這不是徵集，這是自己發自內心的，這是威德。如果採用那些宗教的做法，我總覺的有損於大法，所以我就一直不這樣做，也不叫大家這樣做。沒有徵集資金，可是大家都在自己主動的做，前則是被動的，後則是發自內心的，大法弟子在證實法，威德是他們自己的。那我徵集資金做的事，那威德不是大法弟子的是我的。大家儘量不這樣做。實在有困難的，那就還是跟個別有能力的學員說一說吧。

　　弟子問：您所說的救度人數是一半，是指中國人的人數的一半，還是指全球人數的一半？

　　師：沒有下結論。我是說能救下中國人的一半，我這個當師父的就為你們高興、就為眾生感到欣慰。你們看不到今天中國人已經啥樣了，看到了你們會嚇一跳！看不到中國那個環境啥樣了，真實的環境要展現在人的眼前，太可怕了。惡黨在把中國人變成鬼，人們的行為已經相當的低下，已經遠遠超出人的最低底線了，再加上迫害法輪功這件事情。

　　弟子問：我代表泰國大法弟子向尊敬的師父問好。釜山區、德國、瀋陽市、遼寧省朝陽市、長沙大法弟子，湖南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向慈悲偉大的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大陸有個大法弟子問我好，我不念他名字了啊，大法弟子得保護。

　　弟子問：我們在和日本網絡開發的同修合作時，總是碰到過去走過彎路的學員。大家有不同爭議，會技術的學員又少。請師父明示，能不能和這樣的學員合作？

　　師：走彎路做錯了，能走回來就好，就怕還在執迷中。如果走回來，在大法弟子中再沒做甚麼不好的事，具體的你們自己定吧，這些事別叫師父來決定。

　　弟子問：在電台評論節目中多請常人來參與，只要他們是不反對大法的、但是反對邪黨的，可以嗎？

　　師：可以吧。我想這個沒有問題啊。做評論節目，可以吧。

　　弟子問：我太太參與一個技術項目，花了很多時間、精力，但她認為協調人對她不公，她不願意和大組學員配合，以至她的技術目前不能為正法項目所用。我擔心她走偏，請師父慈悲開示。

　　師：其實就是心放不下，關大了受不了了。其實你看沒看見？你已經走出大法弟子修煉的狀態了，要走出你證實法的環境去了。

　　有的時候被人觸動了自己那個不願意被別人觸動的心真難受，也有些人就是不願聽別人的意見，也還有些人是自己的意見不被採納就不高興。這都是人心，這都是很頑固的人心。你說了就必須得採用嗎？有的人說，我反復的說啊、很耐心的說啊也不行。實際上客觀情況是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有很多事情需要總協調。再有也很可能與你合作的人真的沒你修的好，那麼不如你修的好的就不是大法弟子了嗎？就不去協調了嗎？而且一件事情誰都會有一個自己的想法，那再好的想法也可能不被接受，那就不做了嗎？負責項目的要考慮提出的意見與全盤事情的銜接、互相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主持人和其他人想法不同的根本問題。

　　有些學員只考慮自己的技術是最好的，你說不行我自己來。實際上你已經在摽上勁了，不應該這樣做。主持人他肯定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大法弟子嘛，互相之間怎麼樣能夠配合的更好。即使自己的意見再好，不被採納，那你們覺的哪個行我也配合，我也幫著做好，而且儘量做好自己應該做的，因為我是在修煉。不是說我的技術被採用才是修煉的提高。怎麼樣配合好、把這些事情共同做好，這才是修煉人的狀態，這才是第一位的。

　　我就講這麼多吧，條子也講完了。（熱烈鼓掌）當然我知道有些條子可能被大會篩選出去了。因為時間的關係，確實也講不了那麼多，所以每次法會他們都要篩選一些重覆的、或者是對整個法會不是起太大作用的。不管怎麼樣吧，作為修煉的人一定要用修煉人的方式、用修煉人的思想思考問題，決對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問題。你碰到的任何問題都不是簡簡單單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問題，一定與修煉有關係，與你提高有關係。因為你是個修煉的人，你的生命的路是改變過的，你的修煉之路是從新安排的，所以這條路上就沒有偶然的事。可是表現出來卻一定是偶然狀態，因為在這迷中、在和常人一樣的狀態下，才能夠表現出來你是不是在修、你修的好不好、你能不能走過這一關又一關。這就是修煉，這就是正悟！

　　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暫時就是這樣。未來不一樣，將來的大法弟子修煉不是這個狀態。因為這個時期的大法弟子要求的高、責任大、負載的歷史的使命太大了，（鼓掌）那麼在迷中修這個狀態就變的很重要。所以不要覺的我感受不到、我看不到我的修煉實質就不精進，大家千萬要注意。很多事在修煉的環境中你也會間接的知道、明白，加上大法的法理，我想這些足以使你正念更強了。

　　就師父講的這部法的法理，你們在座的，以前也有許多在佛教中、道教中看過一些書的，甚至於當過居士的，甚至於在哪裏修過，看看有沒有把法理講到這一步？有沒有這麼洪大、這麼清楚？這是歷史上從來都沒有過的。如果是信口開河，我想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出現，也決不會出現你們看到的那些事情，惡黨邪靈也不會那麼害怕了。我李洪志講出的東西用常人的知識來講，已經遠遠超越了現代人的認識與現代知識範疇，甚至於很多學科裏談到的迷我都破解了，這些不是書本裏能看到的，是在社會上學不到的。你們在修煉中都知道，這是佛法，這是宇宙的大法，這是真正揭示宇宙真理的法。我能講出許許多多人類更感興趣的東西，但是那是在下一步。人類的起源，那些細節上的事，一個個歷史不同時期的迷，人類的各種各樣不同時期的事件，歷史不同的人物，人們所不相信的一些不明現象，包括這些神仙等等等等，都將在未來的人類社會現實中展現出來。那個時候我會用另外的方式帶將來的大法弟子、用另外的方式給他們一個修煉狀態。今天就是這樣了。

　　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圓滿的最後一步你還在被考驗著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麼一步就完事的時候可能對你都是很關鍵、很關鍵的考驗，因為每一步對你們的修煉、對你們的考驗都越來越關鍵，尤其到了最後階段。你們知道舊宇宙的那些亂神，只要它們還在，它們就要左右到最後。你不行了它一定要想辦法把你弄下去。它知道，李洪志不會捨下你，那麼它們會採取各種方式讓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會使自己發生動搖。所以越到最後對你們的考驗也越嚴峻、越關鍵。

　　長時間在這種被迫害的狀態下大法弟子還在堅定的、不斷的證實法，很辛苦，得之已經不易了，更不能懈怠。不要因為一時的糊塗、或者是漸漸的對自己放鬆了，使自己脫離了這個修煉的狀態，機緣一失就甚麼都完了。邪惡是想盡辦法把你拖下來的，有些神它們並不是想讓你們修上去。你們不要抱著這樣的想法：它們為我們好、為我們修上去。不是的！它們是想盡辦法把你們拖下來、不讓你們上去。你們要這樣想，實質上也是這樣的。不同境界的神抱著不同境界的想法，正法中它們看不到宇宙的真相最後是甚麼，有些對正法與大法弟子就是不服氣。只有那些知道真相的，他們才會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才不敢胡來。假如整個宇宙這次正法失敗，宇宙就再也不存在了，一切都解體了。物質的本源都解體了，要想在無物的天體中從新形成甚麼，這過程簡直是一個太可怕的一個時間過程，而且沒有那個機緣、沒有那個條件也形成不了的。

　　大法弟子都知道，我講的東西越講越高、越講越大、越把正法中一些事情展現出來。作為新學員來講，作為不精進的學員來講，可能對你的理解能力上越容易造成脫節、越容易理解不了。沒辦法，我得從整個正法形勢中去講法，所以就得這樣講。我希望所有得到這部法的人都能夠珍惜他，別失去這次機緣。過去在初期講法時我談過這樣的話，我要度不了你那誰也度不了你。其實不只是度不了，再也沒有這樣的機緣了，因為這一次人類走到這一步已經走到最後了。這次正法與法正人間結束，那下一次人類已經是新人類了，能過渡過去的人也會發生變化，連外形都會發生變化的。

　　不多講了，希望大家在最後越做越好，千萬不要懈怠，千萬不要放鬆，千萬不要麻木。還有我剛才講的，大法弟子缺欠的一環、漏下的一個東西，就是互相之間對於批評聽不進去這個問題。不能不接受別人的正面意見、甚至是反面意見，不能不被觸及，這個心從現在開始都得去。這可不是我平時講法中要求大家一點點提高的問題，這個是很關鍵的、最後的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要拿掉。就講這麼多。（長時間熱烈鼓掌）

　　後邊的學員都聽清楚了，是吧？（鼓掌）後邊的學員遠沒有關係，我無數的法身在你們背後。（笑）（眾弟子熱烈鼓掌）

　　

（李洪志，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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